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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世界的2023～2034

第一节　大帝国时代

经过2016～2022年的惨烈洗牌，世界的单极特点将更加明显。尽管世界依然是多元化的——全球融合会让多元化的特点更为分明而不是消失，但多元化的时代，并不妨碍主导国强势地位的进一步巩固。

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上保持绝对的霸主地位，必须有能力同时在金融、能源、粮食、军事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金融、能源、粮食的重要性跟军事相比，其威力一点也不逊色。

自从核武器成为军事打击力量的一部分，核大国之间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反而越来越小，反倒是金融、能源、粮食等方面表现出更为惊人的力量，或者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美国之所以强大，恰恰是因为它在这些方面同时占据着主导地位。美国一直利用其优良的社会制度，吸纳全球各国的优秀人才移民。人才资源的汇聚，使得这个庞大的帝国成为高新科技的引领者——高科技与金融强权一起，成为推动美国飞速前行的重要力量。这恰如李斯所言：“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2023～2034年，是资源为王且为超级之王的时代。

笔者在2008年12月正式发行的《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中，提出继2003年重要时间点之后，在世界各国狂发货币应对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全球再次进入了“资源为王”的时代。此后，资源暴涨，像稀土这样的稀缺资源，即使经历了2012年转折点之后的下跌，一直到本书做最后校对时的2014年6月，其价格依然远远高于2008年12月时的水平。当时笔者在一年一次的郑州趋势展望讲座中所看好的代表性股票包钢稀土，最高时有高达20倍的涨幅；到2014年6月时，虽然随大盘进行了调整，复权后的价格与2008年12月相比，仍有近10倍的涨幅。2013年初开始，本人多次提醒，美联储削减购债计划的预期一旦形成，就会引发除粮食以外的大宗商品的新一轮暴跌，大宗商品继续在下跌通道中运行。但“资源为王”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却不受此影响，那就是技术和技术人才。

在资源为王的概念中，人才与技术是王者之王。在资源日渐稀缺的情况下，技术可以成倍提升资源的价值。因此，在经济走向升级的阶段，最核心的资源乃是人才与技术！

全球大危机裸露出丰富而诱人的收购机会。对全球优质资源的大收购，使得困扰美国多年的债务问题得到较为完美的解决，而高新科技的发展则赋予资源、产品更高的价值含量。

美国高居食物链的顶端俯瞰世界。

在2023～2034年这个周期内，世界更加多元化，但美国单极影响全球的特点也将变得更为分明——从金融、能源、粮食、军事等角度来看，皆如此。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也做了乐观预测：全球新富裕起来的人，将增加教育、娱乐以及信息技术相关的产品与服务需求，美国在这些领域的优势能使它成为直接受益者。更重要的是，作为全球技术的领跑者，美国可能由于医药、生物技术、通信、交通和能源方面的创新而获得源源不断的增长动力。因此，可以预期美国的经济增速将超过过去20年平均2.5%的增长速度，而以年均2.7%的速度增长。

而且，由于大量的可耕地、非传统能源储备以及充足的水资源，美国比其他国家更能实现自给自足。[1]


在2016～2022年这个周期内，美元的地位变得更加稳固。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指出，尽管人们根据美国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不断预言将引发美元危机，但事实却与此相反。自2008年以来，美元相对贸易加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几乎没怎么改变，美元作为价值储藏手段的绝对主导地位也没有改变。相反，倒是欧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下降了。当金融风暴降临到其他国家时，投资者会争相逃离；而当美国出现危机时，人们却选择买入美元资产——自2008年以来，他们买入了美国所有国债的60%。这种反常的现象，让经济学家都感叹世界的颠倒和奇幻。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几十年，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可能都没有竞争对手。[2]


这种说法虽然口气有点大，但讲出的却是事实。

美元所依托的基础正变得越来越稳固。

美美国能源地缘研究专家迈克尔·克莱尔指出，在旧秩序时代，军事实力是衡量一国国际地位的标准。而在这个崭新的时代，军事的巨大威力正在被石油、天然气等取代，能源正在扮演着越来越关键的角色。国家的等级将由该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或者由购买、占有油气资源富裕国家资源的能力来决定。[3]


美国资源学家保罗·罗伯茨进一步指出，美国对世界石油市场和世界石油政治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它的军事力量所能达到的高度。美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市场，而且是增长最快的市场。世界上所有的产油国和石油公司都像宫廷里的御医关心国王的身体那样，小心翼翼、目不转睛地盯着美国的一举一动。[4]


事实上，美国经济繁荣的原因，就在于它曾经主导世界的石油供应，这为美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使美国成为世界最重要的一极。[5]


美国页岩革命加快了全球油气生产中心西移、消费中心东移的趋势。传统的油气生产中心集中在东半球的俄罗斯、中东、西非一带，但随着近年来美国页岩气、加拿大油砂、委内瑞拉重油、巴西盐下石油的崛起，西半球逐渐成为世界油气供给的另一极。

美国能源信息署预测，未来十年页岩油产量将以年均23.4万桶/日的速度加速增长，页岩油产量占其陆上石油产量的比重将从2011年的33%，提高到2040年的51%，成为推高美国原油总产量的最主要力量。[6]


这将进一步强化美元的全球主导货币地位。1974年，美国与中东国家达成“石油单一使用美元计价”的协议，石油美元计价成为美元霸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石油市场全球化创造了条件，尽管一些产油国深受其苦。

世界天然气市场区域性比较明显，主要有北美、欧洲和亚太三大市场，每个市场的定价机制各不相同。随着天然气日益重要的作用和日渐活跃的贸易，全球天然气市场特别是在LNG[7]
 市场趋同的可能性越来越大，LNG将成为继石油之后，又一个全球化的商品。由于天然气区域分割导致国际贸易计价货币并不统一，因此在趋同的过程中，天然气定价货币的争夺也会愈演愈烈。从目前来看，美元依然是最有可能的计价货币，美元的霸权地位将因为页岩革命变得更加稳固。[8]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预测，如果能源领域取得进展，到2030年，美国的GDP就会多增长1.7%～2.2%，创造240万～300万个工作岗位。美国原油增产，赤字将因此大幅减少，从加拿大、墨西哥、沙特、拉美和西非的石油进口将减少乃至停止。[9]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5月，美国能源信息署将此前对美国蒙特利页岩油基地（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可采储量预测值从154亿桶调降至6亿桶。[10]


这则消息被很多人严重误读，有人甚至认为美国的页岩革命就此终结了。笔者在上部“现实篇”第6章中做过说明，下面再用更翔实的数据来做进一步的分析。

科罗拉多州是全美乃至全世界“最肥沃”的石油储备州。根据统计，在其78.4万英亩的土地中可能包含6400亿桶的储量，是沙特阿拉伯原油储量的两倍。[11]


位于科罗拉多州的尼尔布拉勒（Niobrara）页岩油田产量增长速度非常快，在2014年1月日产量为28.4万桶，2月份就将提高至29万桶。[12]


到目前为止，尼尔布拉勒确认的可开采储量至少有38亿桶。不像蒙特利页岩油田，尼尔布拉勒页岩油田开采成本非常低廉，甚至只有贝肯（Bakken）页岩油田的一半。[13]


除了得克萨斯州和北达科他州，俄克拉何马州的原油产量增长速度比任何地区都快。从2010年至2013年，俄克拉何马州的原油日产量从16万桶增长至32万桶，产量已经翻番。研究表明，俄克拉何马州石油储量丰富的页岩地层高达122米厚，预计有将近700亿桶页岩油储备。[14]


俄克拉何马州伍德福德（Woodford）的页岩油产量，从2012年第二季度到2013年10月17日增长了435%，而且还有3000个可在未来开采的油井。俄克拉何马州计划在2017年使其石油产量翻三番。[15]


再看看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西部和新墨西哥州东南部的大型沉积盆地——二叠纪盆地（Permian Basin）。根据权威机构预测，到2016年，二叠纪盆地的页岩油产量将达到每天182万桶，与2012年原油每日产量相比增长60%。[16]


事实上，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统计，截至2014年3月，二叠纪盆地的页岩油产量已经增长至每天141万桶。[17]


据美国能源部统计，美国实际上可能拥有6万亿桶页岩原油储量。而且，含有原油的70%的土地在美国土地管理局管理之下。这意味着，只要有政策支持就可以开采。[18]


就在人们开始质疑美国的页岩革命的时候，2014年6月15日的《金融时报》报道说，2014年4月，美国石油产品的日产量为1127万桶，已经非常接近1970年平均每天1130万桶的最高产量。而随后的增长率显示，美国的石油产量已经超过历史峰值，达到44年来的最高点。这是美国页岩油繁荣的又一个里程碑。美国石油产品日产量的反弹，使得美国石油产量处于不可逆转的长期下跌趋势的观点不攻自破，美国目前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油气生产国。[19]


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就可以知道，美国的页岩革命是何等恢弘！蒙特利地质结构复杂，页岩油开采成本非常之高，因此其可采储量预测值下调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如果不看这些专业的研究数据，只跟着媒体的报道做判断，就容易误入歧途。

2014年6月8日的《华尔街日报》亦指出，能源专家已经形成广泛共识，北美大陆预计将在21世纪20年代实现能源自足。美国能源部估计，美国可开采的页岩气储量达25万亿立方米，这些天然气加上其他油气资源足够美国用上200年。[20]


美国除了自身所拥有的庞大能源，还在全球各地控制着不计其数的资源。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美国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所确定的优先目标，一是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促使民主扩张以及推翻独裁者；二是为美国寻找油气资源。[21]


相比之下，由于缺乏美国这样稳固的能源基础，欧元在与美元的竞争过程中将日益显出劣势。欧盟（包括欧元区）的能源蕴藏量非常有限。欧盟成员国已探明的煤炭储量为全球的7%，石油储量为0.6%，天然气储量为2%，而且其油气资源大多位于开采条件恶劣、开采成本高昂的北海地区。研究表明，到2030年，欧盟的石油产量将减少73%，天然气产量减少59%，固体燃料减少41%。

而且，欧盟缺乏有效影响国际能源市场的手段，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对于欧盟国家的经济必然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据估计，国际油价每上升10%，欧盟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就会下跌0.1%。[22]


透过这种对比，可以更清晰地感知欧美竞争力的差距，这种差距也决定着欧元与美元之间竞争力的差距。

任何一种货币想挑战美元的霸主地位，都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占据世界霸主地位的货币是基于一种体系，要想挑战它，也必须是一个依托完整体系的货币。目前除了欧元还能够对美元形成竞争力外，其他的货币都难以扮演这样的角色。

以人民币为例。《华尔街日报》刊文指出，很多人曾经相信（也许是希望）美元的地位下降，人民币的地位上升，把美元赶下神坛。但现实却是美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人民币的使用量虽然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快速增加，但并没有在相关领域取得大的突破。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指出，尽管美国存在非常明显的问题，比如越来越多的财政赤字等，但美国毕竟提供了全球最安全的资产。哪怕是在全球危机最严重的2008年，国际投资者仍然把资金投向美国，促使美元不但不跌反而上升。

虽然人民币崛起的概念被大肆炒作，但全球投资者可以购买的人民币资产却极其有限。而在衡量国际货币的重要性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据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松（Jonathan Anderson）估算，2013年可供国际投资者自由投资的以美元计价的证券资产（股票和债券）总价值为56万亿美元，以欧元计价的资产总价值为29万亿美元，以日元和英镑计价的资产总价值分别为16万亿美元和9万亿美元；而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仅为2500亿美元，仅相当于资产总规模的0.1%左右，与菲律宾比索所占比例大体相当。

而且，中国金融系统也不够稳固，人民币要想成为储备货币，挑战美元的霸主地位困难重重，甚至可以说是希望渺茫。[23]


经过2016～2022年全球性大危机的洗礼，美元将变得更为强大。

让美元变得更加稳固的，除了能源，还有粮食。别忘了，美国是世界第一农业大国。

农业是支撑美国构建庞大体系的重要基础之一。

美国耕地面积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13.18%，人均耕地面积约是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3倍。美国农业资源丰富，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其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主要农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粮食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20%，小麦出口量占世界总出口量的45%，玉米占70%，大豆占85%，棉花占32%。[24]


美国农业对其GDP的贡献日益减少，但仍是其经济基础。没有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就很难想象今天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25]


如果我们连起来看就会发现，除石油美元之外，在美国的战略体系中，还衍生出了无数的新形态：粮食美元、新能源美元、高科技美元、互联网美元、文化美元等，这些看起来犹如碎片般散落在各个体系中的因素，却能够汇聚成令人敬畏的力量。

帝国的基础是否牢固，首先要看这种力量能否长久延续，看它在人们生活中的植入程度，或者说，看人们对它的依赖程度。

而正是在这些所谓的“软实力”方面，美国变得日益强大。如文化产业，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垄断。西方50家媒体跨国公司占据了世界95%的传媒市场。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节目60%～80%的栏目内容来自美国。[26]
 而美国自己的电视节目中，外国节目仅占1%～2%。美国电影占据世界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占据世界电影市场总票房的2/3。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电影市场几乎被美国电影所垄断。美国每年文化产品的出口额甚至超过了航空航天和电子产品的出口额。[27]


美国的影视作品风靡全球，受到无数人的喜爱甚至迷恋。调查显示，喜爱美剧的中国网友中，71%～85%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28]
 这意味着，美剧对应的是中国的精英人群。

事实上，全球各国喜爱美剧的人群基本都是精英人群——美剧在事实上成为吸引各国精英移民美国的活广告。

当许多人对美剧中展示出来的生活状态羡慕不已的时候，他们不知不觉中已经把那种生活当成一种标准或者目标。而在所有美国人的生活当中，美国的产品和美元都是必不可少的。

这实际上意味着美国产品尤其是美元力量在无形中大扩张。

美元对应的不仅仅是有形的或无形的资源，还对应着人们的精神依赖。

这种力量将在令人望而生畏的金融体系之下得到充分发挥。美国庞大的金融体系经过2016～2022年的全球性危机（这种危机主要发生在美国之外的国家），将变得更加强大。

当核武器成为大国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战争反而成为极其谨慎的选择。而金融霸权则发挥出远远超过军事的力量，成为决定全球经济体系、货币体系乃至各个领域的主导力量。

有研究者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国际货币体系发生重大变化，货币金融力量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明显加强，并成为一种同传统陆权和海权一样但更重要的政治或战略权力。同时，传统的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明显增强。拥有强大货币金融力量和实际控制IMF的美国形成了不同于政治或军事等传统霸权形式的软霸权。美国利用其货币金融权力和IMF对其他国家进行货币战、金融战，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特点。

货币金融力量将是新世纪一切经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谁掌握了金融权力，谁就控制了世界经济。[29]


金融霸权的强化，使得美国可以自由地向世界大量输出美元，并吸收国外的物资输出，从而提高美国国内的消费水平和对国外资产的所有权。这些外国资产都是外国经济的制高点，它们以私有化的国有企业、石油与矿产、公共设施和主要制造业公司为代表。[30]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的大战略一旦开始实施（甚至只要这种预期形成），在美国的投资市场，金融类股票（尤其具有强大对外收购能力的金融机构）就将开始一轮牛市之旅。这是美国金融霸权巩固后的必然结果。美国将通过金融触角的延伸，让自己的权力无限地扩散。

从金融霸权的进一步强化，到资源控制尤其能源控制的能力加强，再到诸如粮食这类至关重要的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物资的控制，加上它本身就具有的人才优势、科技优势等，美国在解决债务问题之后，将正式步入大帝国时代。

笔者认为，美国所拥有的技术领先优势远比有形的资源对美元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遥遥领先的技术不仅可以成十倍、百倍地提升资源的价值，而且可以通过先进技术构建起相对封闭的体系，对技术落后的国家进行掠夺，从而雄踞世界财富分配的最顶端。

与能源、农业等美元的传统基础相比，领先世界的技术、强大的金融实力与军事力量，更能帮助美国构建起庞大的全球性大帝国。这个大帝国依托的基础是“资源——技术——制造业——市场”的完整产业链，以及涵盖了金融、军事、粮食、能源、文化等元素的超级强权体系。

资源为王对于美国来说，首先就是技术为王，或者说，资源为王的核心与灵魂就是技术为王。因为技术可以让美国的军事、能源乃至包括发动机、尖端机床在内的制造业发展得更快，让美国在这些领域与世界的距离拉开得更大。

由于美国有足够的力量控制全球的资源，也有通过发行美元来购买资源的便利，确保在技术方面的绝对领先优势便成为美国投入最大、倾注心血最多的领域，美国永远不会放松对技术的不懈追求！

当这些条件汇集到一起时，美国通过美元贬值洗劫世界的时代也就如期而至——2023～2034年，将是美元大贬值的周期。

由于美元突然步入贬值周期，资源价格的持续暴涨将成为向许多国家输入通货膨胀的源头。那些深陷危机还没有来得及复苏的国家，将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新挑战——他们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将赶不上资源价格的上涨，不仅矿产资源、油气资源，包括粮食在内的资源都将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大涨势。

尤其是那些资源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处境将非常艰难。

资源日渐枯竭、日益稀缺是大势所趋。无论对于欧洲、日本、印度还是中国而言，“能源独立”都可能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经济的增长不再单纯地取决于能源的消耗。事实上，在发达国家，能源强度（指生产单位GDP需要消耗的能源）自1940年以来就一直在下降。自1980年以来，能源强度每10年下降约17%。但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依然使用廉价落后、污染严重的技术建立化石燃料系统，能源强度持续升高。2000～2008年，中国能源的消耗增长超过100%。中国环保部副部长指出，同样生产价值1万美元的产品，中国需要消耗的资源是日本的7倍，是美国的6倍，甚至比印度还多出约2倍。[31]


下图（见第460页）为中国能源消费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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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这意味着什么？

掌控着能源的国家占据着食物链的顶端，而那些被能源困扰的国家则陷入极其被动的地位。能源成为2023～2034年这个周期内最强大的“核武器”，美国可以挥动这个武器影响其他国家。

高消耗型的能源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资源短缺的国家必须居安思危，尽快摆脱这种局限性。

由于资源日渐稀缺，加之美元在这个周期的贬值，相关国家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将在“一涨一贬”之间被洗劫。

在这个周期内，世界的变数反而小了。那些想成为强国的国家，由于受到资源瓶颈的局限，机会越来越少，而阻力越来越大。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其报告中也认为，到2030年，美国在诸多大国之中仍将保持“王者”地位。美国在权力衡量体系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又具有领导世界的“传承”，软硬实力兼具，保持其在国际政治中的主导作用。在到2030年的这个时期里，美国被另一个大国取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与美国平起平坐。[32]


古代的大帝国主要是靠疆域的扩张来实现权力的扩张，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帝国形态总是不断遭到被奴役者的反抗，以至于帝国维护的成本越来越高，最终不堪重负而土崩瓦解。

而美国这个当代大帝国则主要是靠金融力量来实现权力的扩张和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军事、技术、能源等，都是为维护金融力量的强势主导地位而存在。凡美元所及之处，美国都是最大的受益者。

在不兑现纸币时代，以美元为基础构筑起来的包含着铸币税、定价权、结算货币、国际储备货币因素乃至各种金融衍生品的庞大金融体系，让没有帝国疆域之名的美国却能坐享超大帝国之利——历史上没有一个帝国能够在无形中把权力和利益植入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而美国的确做到了。

随着帝国力量的强大，美国越来越不用担心美元的超发。因为，当美元在无形中深入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它已经成为被广泛接受的代表着财富的符号。

全球化时代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融合，互联网对空间障碍的摧毁，使得美元符号对应的是全球乃至人类所能触及的太空资源，而非美国自身的资源。美元所具有的流动性及帝国赋予它的信誉，使得美元成为大帝国时代的醒目标志。

不知不觉中，大帝国时代已经到来。


第二节　油价飞扬

在2023～2034年这个周期内，将发生什么？

2016～2022年的经济周期，是资源大跌甚至崩溃的周期（由于大宗商品常常代表着“未来的价格”，会提前反映下一个经济周期的商品价格特点，因而从2012年大转折点起，粮食除外的许多大宗商品就已经步入跌势）。而在2023～2034年的经济周期，则是资源大涨的周期（大宗商品同样会提前做出反应）。

2016～2022年的经济周期是美元暴涨、非美货币大贬值的周期，而2023～2034年则是美元大贬值的周期。

资源价格在2023～2034年的上涨，一是由于资源更加稀缺，二是由于资源更集中地掌控在少数大国手中——美国在2016～2022年低价位控制了大量优质资源，通过美元贬值可以使这些资源的价值成倍上升。

无论何时，稀缺性都是影响价格趋势的重要因素。

以中国为例。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有限的矿产资源已经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据国家发改委预测，到2020年，我国重要金属矿产资源可供储量的保障程度将大幅度下降，其中铁矿石为35%、铜为27.4%、铝土矿为27.1%、铅为33.7%、锌为38.2%、金为8.1%、钾盐远远供不应求。在此背景下，我国矿业企业在近几年积极并购整合境外矿产资源。但中国企业国际化运作经验不足，境外矿业投资存在盲目性，部分中国企业以国内标准衡量国外矿产资源价值，导致呆矿的出现。另外，大量跨行业、跨矿种的企业介入境外矿业投资，在技术能力和行业经验方面存在不足。加之部分金融机构缺乏专业性，对市场行情预判及投资风险考虑不到位，等等。

中国矿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矿企海外投资并购案中，有约80%的失败案例。中国矿业联合会秘书长陈先达坦言，企业投了很多项目和资金，真正能形成正规生产的矿山还不到20%。因此，不包括石油，2013年中国企业境外固体矿产投资项目122例，同比减少22.78%；投资额也同比下降了45%，仅为49.11亿美元。其中，我国境外投资近一半资金用在了并购项目上。[33]


导致资源价格上涨的第三大因素是供应的下滑和消费的增长。

以美国的能源生产为例。

下图为美国能源信息署对美国重要能源生产的预测。从图中可以看出，美国的煤炭生产处于缓步下降的轨道，而美国的原油和NGPL则在2019年达到历史高点24.04，而后再缓缓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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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U.S.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即便是像开展了页岩革命的美国，其能源生产也有峰值，峰值过后就会持续下降。

笔者看到的最极端的研究报告甚至认为，美国的页岩油生产在2015～2017间就将达到峰值，随后出现陡峭的下降，而页岩气的生产可能在2015年就达到峰值。[34]


这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未来原油供应步入紧张状态是可以确定的，只是出现的时间尚有争议而已。

页岩油的生产是把页岩加热到900华氏度，把被禁锢在岩石中的石油释放出来，要获得一桶石油，需要3吨页岩。把3吨岩石加热到900华氏度本身就要消耗很多能源，并且会留下大量的碎石。这种岩石中的大部分是从地表矿山中获得的，事后要恢复被毁坏的土地，还需要消耗更大的能量。因此，油页岩也是一种高污染的能源来源，对土地也具有破坏性。[35]


而且，页岩油、页岩气开采不断被指责是导致地震的诱因。2013年4月16日的美国地质学年会上，美国地质调查局发布一份报告，称美国中西部地区近十年来的地震频发现象，“几乎可以肯定是人为的”。据该局统计，2001年以来，美国中西部阿拉巴马州到北方落基山脉地区地震频发。仅2009年，该地区就发生了50次3级及以上地震；2010年，3级及以上地震达到87次；2011年则达到惊人的134次，为20世纪同期的6倍。

该报告认为，石油和天然气钻探活动是该地区地震频发的主要贡献者。其中，页岩气开发使用的水力压裂法及该方法涉及的废水处理井，尤其值得人们关注。

2013年3月，美国俄亥俄州的石油和天然气监管机构称，几乎可以肯定，在俄亥俄州东北部发生的十几次地震都是因页岩气开发将废水注入地下引起的。[36]


一旦美国正式确认页岩油、页岩气开采的危害，那么页岩革命的步伐将大大放缓。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也认为，获益于水力压裂法的推广使用，美国重新成为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可采储量从30年延长到了100年。但是，对这种技术污染水源、破坏环境的担忧，可能会阻碍该技术的发展前景。[37]


一旦这种担忧成为现实，必然会影响到美国的能源供应和消费结构，从而对国际油价、天然气价格产生重大影响。

当然，美国有能力便捷地从海外获取所需能源。其他一些国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可能会受到更多条件限制。

即使像传统的能源生产最集中的供应地区——中东，其原油的生产也将在达到一定峰值后下降。

事实上，沙特阿拉伯的原油出口量自2001年以后，就没有显著的增长。

其中一个原因是沙特等产油国本身的原油消费飞速上升。世界不关心沙特或其他欧佩克国家生产了多少石油，而是关心有多少油用于出口。2005年，沙特每天的出口量为750万桶左右，到2010年下降至不到600万桶。2010年，沙特阿美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警告说，如果不对沙特自身的石油消费加以抑制，那么到2028年，沙特每天的石油消耗将达到惊人的830万桶，几乎相当于沙特当前的石油产量，沙特将很难有富裕的原油出口。[38]


导致原油出口量没有显著增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油田一直在老化。1971～2000年世界上最大的33座大油田，到20世纪90年代后就只剩下3座还在生产。每个油田在产量达到顶峰后的10年内下降幅度超过了50%，而近年来发现的巨型油田越来越少。中东产油国的黄昏正在慢慢到来，而能源供应缺口导致的经济动荡所造成的破坏性将远远超过能源缺口本身。[39]


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沙特一直没有较大规模的石油发现，就外界对沙特石油生产能力的质疑，沙特王室和石油部或愤怒或不屑一顾，但从不提供任何数据。[40]


事实上，尽管油价仍处于高位，但自2005年以来，常规石油产量并没有增长。国际能源署《世界能源展望2010》指出，现在正在运行的油田有80%将在25年内停止生产。[41]


石油将消耗完的问题一直是工业社会有史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42]


根据哈伯特的峰值理论，全球石油产量在所有成熟油田的产量达到峰值后将迅速下降，石油的使用成本将非常昂贵。而且，许多欧佩克国家人口增长迅速，其政府提高社会公共服务面临着非常大的财政压力，几乎没有资金投资石油行业。下一次石油资源短缺将不再是短暂现象。石油价格将再次暴涨，为新一轮经济衰退奠定基础。[43]


必须指出的是，中东石油供应量的下降，将对全球能源格局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下图为各地石油平均生产成本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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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IHS CERA。[44]


图中的数据虽然是源自2011年6月的研究报告，但通过对比这组国际权威研究专家精心测算出来的数据，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成本差异之大。成本相对最低的中东地区，对于平抑全球油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旦中东的石油供应减少，无疑将对国际油价产生强大的推动力。

也有学者提出，油价过低、开采技术局限，限制了石油产量。1960年，每桶石油2美元，相当于2007年买同样的油花费13美元，虽然石油名义价格上涨了，但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石油价格并没有涨多少。如果油价上涨，则会促使新技术的推广和石油供应增加，也会促使人们引入替代品，推动非传统资源的生产。[45]
 其实，如果仅从对油价的判断角度来看，这种观点与前面的观点并无大太区别。因为只有在油价上涨的情况下，石油和替代能源的供应才能跟上来。

另一种观点则强调了能耗的降低。能源经济学家菲利普·弗莱杰（Philip Verleger）认为：“跟1973年相比，现在（2013年）创造一单位GDP需要的能源减少了60%。如果这个势头持续下去，到2020年时，单位GDP能耗会减少到2012年的一半。更令人振奋的是，我们使用的很大一部分能源都可能是可再生的。”[46]


但是，经过查阅大量资料，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过于乐观了。1996～2003年，美国政府划拨给高等院校的研发资金从130亿美元猛增到了210亿美元，国防和健康项目都获得丰硕的成果，但在能源项目上却一无所获。在2008年，除去传统的生物质（木材、动物粪便）和大规模的水电，可再生能源占全球能源消耗的比例还不到2%。

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燃料都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而且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尽管已经显著下降，但依然是一个障碍。认为新能源将撑起世界的主要能源供应，尤其是在一二十年后就能做到，是不切实际的幻想。[47]


进一步降低能耗的技术要求会越来越高，难度会越来越大。

现有新能源技术因其局限性，还不能替代传统的能源。在这方面，人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无论多么困难，人类只有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才能延续发展。尤其是太阳能，或许是人类摆脱能源危机的最佳选择。地球持续从太阳获得的能量平均为120万亿千瓦，全球所消耗的能源仅为地球从太阳获得的全部能量的万分之二。美国学者指出，如果保持着较高的增速，到2050年，太阳能光伏或许能提供总能源的1/3。[48]


一边是远水，一边是近渴。

英国研究者指出，世界正在以每年6%的速度耗尽石油储藏。[49]
 国际能源署估计，到2035年，目前全球所有产油区的常规原油总日产量将减少4100万桶。[50]


而能源需求的增长势头则一直延续。

下图是国际研究机构对中国与印度未来能源需求的预测。可以明显看出，两国的能源需求都将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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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Asia 2050：Realizing the Asian Century。[51]


下图为美国能源信息署所做的世界能源消费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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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U.S.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从上图可以看出，美国能源信息署预测的结果是：世界对能源的需求呈现出持续上升的步伐。

国际能源署的研究也表明，2008～2035年世界一次能源需求量将上升36%，从约123亿吨油当量增加到约167亿吨油当量，年均增长率为1.2%。非经合组织国家将占到预测增量的93%，其中中国将占到36%。[52]


全球的石油需求将持续增长，从2013年的每日9000万桶增加到2035年的1.01亿桶。[53]


一方面是能源消费需求的持续上升，另一方面是能源生产的下降，这必然导致能源价格的上涨。

下图为美国能源信息署对未来油价的预测。[54]
 可以看出，油价呈现出明显上涨的趋势。这个预测仍是数据较为保守的，因为对于2011～2040年布伦特原油和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油价的预测，年增长率分别只有3.1%和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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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U.S.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国际能源署也预测，到2035年，国际名义油价将上涨到每桶212美元。[55]


笔者想说的是，这些预测依然是基于现实做出的，加之学术思维的惯性，使得预测受到了相应的局限。更重要的一点是，它们没有或者较少地考虑投机因素。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石油价格取决于市场愿意支付的价格，但在投机性市场，泡沫往往能够掩盖潜在的公平的市场价值。[56]


换句话说，投机因素容易助长油价的暴涨暴跌。在2030年以后，低于200美元/桶的油价就已经成为一种奢望，或者说是一种永久的回忆。

未来的油价趋势将让今天的人目瞪口呆！

石油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品种的交易商品，它在交通燃料中的占比高达95%，在全球能源的占比高达40%。对现代工业社会来说，石油的重要性是无可比拟的。[57]


油价暴涨将使正常的经济关系惨遭破坏，带来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58]


事实证明，石油价格冲击带来的伤害远远超过经济衰退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二战”后美国的10次衰退有8次与石油价格上涨密切相关。正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所说：“1973年以来，美国所有的经济衰退都是由石油价格大幅攀升引起的。”[59]


上升的能源成本将抑制全球经济的增长，而正是依靠经济的增长，才能满足人们日益攀升的欲望，才能使政府有能力偿还在经济衰退期间累积的债务。各国需要靠GDP的增长来偿还因上次油价所引发的经济衰退及由此产生的债务，但实现这一增长目标将重新催生高油价。无论我们能从地下开采多少原油，油价都在继续上涨。[60]


而亚洲国家对进口石油的依存度会越来越高。亚洲开发银行预测，到2050年，亚洲国家对进口石油的依存度将达到90%。[61]


资源软肋很容易变成绳索。

许许多多的国家都被这个问题深深地困扰。所谓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再也无法得到廉价资源的支撑，所有的这种发展模式在这个周期内都不得不宣告终结。

在2023～2034年，经济增长大幅度放缓成为全球各国所面临的难题。经济增长的停滞意味着就业机会的稀缺和失业率的上升，贸易保护主义会更加严重，全球资本的流动性、制造业的流动性都将大大降低……

高价能源时代，将让很多国家不得不面临能源短缺之苦。

高价能源时代，是一个比任何时代都显得残酷和冷血的时代。


第三节　大滞胀时代

2023～2034年将是令人刻骨铭心的大滞胀时代。

此前章节已经做过分析，2016～2022年是全球经济大萧条的时期。自2012年大转折点开始，大宗商品、非美货币（尤其是其中的资源型货币）等，便展现出惨烈的、有节奏的下跌趋势，阶段性的反弹无改大趋势。由于大宗商品、非美货币等要提前反映经济预期，所以其周期运行开始的时间（2012年）要先于经济危机周期开始的时间（2016年）；相应地，结束的时候也要早于经济周期。

换句话说，在步入2016年之前，部分大宗商品、非美货币等就提前步入跌势（比如天然橡胶等早在2012年大转折前夕就开始步入跌势），而在2022年到来之前，这个跌势就结束了。总之，大宗商品的下跌周期结束后，就会自然地过渡到下一个周期——上涨周期。

在大宗商品下跌趋势得到确认以后，美国华尔街和欧洲的金融大鳄们就开始陆续撤离。

2012年，高盛出售了其旗下的电力公司Cogentrix。2013年7月，摩根大通宣布将出售现货商品业务，其计划出售的现货商品业务包括八个部门：全球原油、北美电力、北美天然气、欧洲电力、欧洲天然气、基本金属、煤炭以及Henry Bath＆Son金属仓库。摩根大通对相关业务的估值为33亿美元。[62]


2014年4月，巴克莱银行表示将退出大部分大宗商品业务。巴克莱与大摩、德银、瑞银、苏格兰皇家银行是全球最大的五个大宗商品交易商，五家公司操纵着全球70%的大宗商品交易。但包括这五家银行在内的多家银行都正在缩减或出售此类业务。

这些超级金融机构出售大宗商品业务，一方面，是美国严厉的监管所致；另一方面，则与它们不再看好大宗商品业务的前景密切相关——这一点更为重要，因为倘若有利可图，再严厉的监管也不可能吓退它们。据咨询机构Coalition估计，大宗商品领域前十大银行在该领域的营收已经从2008年的141亿美元下降到2013年的45亿美元。[63]


大宗商品正在失去诱人的光泽。

但是，当2016～2022年的经济衰退期过去，全球将迎来一个如火如荼的通胀时代。

由于非美货币尤其与美元有竞争关系的货币的衰败，以及美国金融大帝国的强势确立，美元的霸主地位变得无可撼动，美元就有了随意贬值的资本。

在2023～2034年，美元将开启持续贬值之路。

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以美元计价，美元的贬值将直接推动大宗商品价格的飞涨。在这个周期内，越是稀缺的资源，价格涨得越快、越惊人。像中国此前贱卖的稀土，如果要重新买回，即便付出当初十倍、百倍的价格，也未必能够如愿。

此外，全球各国为了拯救经济，会继续狂发货币。这将导致全球货币总量的高速增长。

资本总量也将迅速膨胀。以2007年的美元价值计算，全球资本存量现在以每年5万亿美元的速度增加，20年后将翻番，达到10万亿美元；到2050年，这个数量将会再次翻番。[64]


全球还有庞大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如果把金融衍生品的市场价值按照衍生品名义价值来估算的话，2009年，该市场价值约为649.8万亿美元。[65]


大多数国家都用M2来衡量货币供应量，但如果以M3（M2+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M4（M3+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M5（M4+政府短期债券和储蓄券）、M6（M5+短期商业票据）来衡量，数额将更为惊人。

长期来看，纸币的贬值乃是大势所趋，即使是所谓的强势货币，也只是贬值幅度相对较小而已。

货币的贬值是推动物价上涨的最强大动力，当这种力量与资源短缺的因素相遇，很容易导致价格的飞速上涨。

在2023～2034年，世界上的铬、钴、铌、铅、锌、镍、铂等都将出现短缺。尽管这些金属的重要性不及铁和铜，但它们在许多关键产品的生产中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许多矿产区都已经持续开采了数十年，显现出短期内就要枯竭的迹象。[66]


英国研究者指出，由于人类持续扩张经济，导致在生产过程中消耗越来越多的自然物质，世界上最宝贵的能源和矿产资源正在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被攫取和消耗。[67]


还有必要怀疑这些日渐稀缺的资源上涨的趋势吗？

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International）总干事吉姆·利佩（Jim Leape）表示：“我们使用的资源已经超出了地球可持续产出资源的50%，除非人类做出改变，否则这个数字将直线上升——到2030年时，甚至两个地球都无法满足人类的需求。”但是，由于人类一次又一次地突破了种种阻碍，让一些人坚持认为地球的资源不会枯竭。[68]
 问题是，这种越来越显得苍白的自信还能维持多久？

由于油价上涨，美国可能重新启动生物燃油计划和煤化工计划。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将停止煤炭出口，把储量丰富的煤炭资源转化成液体燃料。早在“二战”时期，德国的合成燃料工厂就从煤炭中提取了大量的液体燃料，填补了其50%的石油供应缺口。[69]


美国是全球煤炭储量最大的国家，占全球煤炭储量的27%，远高于俄罗斯（17%）、中国（13%）。[70]
 如果美国真的加大煤化工生产，煤炭价格的暴涨几乎是毫无疑问的。

尽管有研究者提出，人类可以不断地探寻新的资源，但是新的资源储量的搜寻过程非常昂贵。当较容易发掘的资源储量耗尽后，将开发那些地处较差环境的资源储量，如海底或者地球深处。这样的话，边际勘探成本，即发现额外单位资源的边际成本，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步升高。[71]


资源价格的上涨趋势在这个周期内会日益清晰。

黄金、白银的价格也将大幅度上涨。这种涨幅绝非此前人们记忆中的幅度所能衡量的——人们的习惯是用过去的走势来预估未来的趋势，但在2023年开启的这个周期内，过去的经验将变成想象力的枷锁。只有当枷锁打开，才能看清未来的趋势所至。

由于资源价格上涨和气候变暖导致的冰层融化，北极会成为一个新的争夺焦点。北极蕴藏着丰富的烃类、镍、铜、锌、钯、铀甚至钻石，还有1340亿桶石油和1669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北极的陆地和海洋分属5个国家：美国、加拿大、格陵兰（丹麦的保护领地）、挪威与俄罗斯，这5个国家在争夺北极方面纠纷不断。[72]


也有学者估算，在北冰洋地区可能找到4000亿桶石油，尽管量非常之大，但按照目前的消耗速度，也只能使全球石油消耗殆尽的时间向后推迟8年而已。[73]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12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目前，不到10亿人消耗了全球3/4的资源。未来20年，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将增加20亿消费者。这将加剧原材料和工业制成品的争夺。”[74]


其结果必然是：资源价格上涨；相关国家为争夺资源而兵戎相见。

在这个周期内，粮价的上涨是最能确定的趋势。

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美国当然乐见粮价的上涨。

粮食价格的变动不仅与人口等因素有关，也与能源价格息息相关。

在食品全球化的背后，要消耗大量能源。任何发达国家哪怕是非常偏远的角落都能买到来自全球各地的新鲜食物，但是当石油峰值到来时，全球化食品工业的巨大能源密度[75]
 就会凸显。随着近海渔业资源的日益枯竭，渔船不得不到更远的海域捕捞。早在2005年的时候，捕捞1吨金枪鱼就需要耗费528吨燃油。[76]


很少有人关注食品背后的这个能源因素，但随着石油供应的紧张和油价的上涨，食品价格的上涨便有了一个更为持久的推动力量。

而且，原油价格的上涨，将促使美国制造更多的生物燃油。

早在2007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能源独立和安全法案》就已经确立了转向植物纤维提取乙醇的必要性。法案要求到2015年，美国15%的乙醇生产都要来自植物纤维，到2022年这个比例要提高到44%。[77]


美国研究者认为，即使不考虑低碳和生态优势等因素，生物质燃料的本土化和乡村大规模的生产也不仅能够推动经济的增长，而且能够推动乡村经济、文化和社区的发展。[78]


假如美国真的开始大规模生产生物燃油，必将加速粮价的上涨。当然，做具体判断时，这还要看美国是从谷物还是从其他植物纤维中制取乙醇。如果是从谷物中制取，谷物就会上涨得很凶猛。美国研究者指出，在美国，乙醇主要是用谷物制取的，这意味着，农业资源从粮食到动物饲料的生产转向了燃料生产，推动食品价格上涨。

[79]

如果乙醇是从无关乎粮食的植物中制取——这也是美国正努力的方向——对粮价的影响相对会小一些。

可以肯定的是，在2023～2034年这个周期，能源价格将以令人惊讶的速度上涨。相对应地，粮食价格的上涨也将更为汹涌——之所以用这种表述，是因为这个周期粮价的上涨速度和幅度都远远超过2016～2022年的周期。最起码，在2016～2022年的周期内，是资源品价格普遍下跌的时期，是危机肆虐的时期，这些因素对粮价的上涨多少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在2023～2034年这个周期，资源价格的上涨则成为粮价上涨的推动力量而非抑制力量。

而且，气候变暖也在成为推动食品价格上涨的另一重要的推手。

2014年3月31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了地球温室效应影响报告。这份凝聚着数百名科学家研究成果的报告指出，单就经济影响而言，如果全球气温较工业时代之前的水平上升2.5摄氏度，就可能给全球经济收入造成0.2%～2.0%的损失。到21世纪结束，气候变化可能使潮湿、热带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降低11%～27%。[80]


全球变暖会导致土壤的保湿能力下降，冰雪融化，海平面上升和暴风雨、雪天气增加。[81]


事实上，温室效应在农业、生态等多方面以及在全球各大陆和海洋上的影响都已显现，部分恶劣影响所造成的后果已经无法逆转。这可能导致粮食供应机制瘫痪、生态受到破坏，甚至可能会引发战争。

报告指出，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开始到现在，全球平均气温已经上升了约0.6摄氏度。如果按照现在的速度继续释放温室气体，到21世纪末平均气温会上升2.6～4.8摄氏度。伴随着平均气温上升，全世界谷物产量将下降，世界粮食供给不足的问题会更加突出。全球气候变暖将导致更多的人丧失家园、加剧贫困。[82]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报告也认为，降雨反常、积雪冰川消融引起的季节性洪水泛滥，都在加剧水资源短缺的状况，导致世界很多地区的农业遭受重创。除此之外，还有害虫给农业造成的损失和风暴灾害的影响。最危险的是多种因素一起发生。[83]


如果把地球温室效应与能源等因素结合起来看，就是粮价上涨的空间正在完全、彻底地打开。（也有研究者提出未来地球温度将下降而不是上升，这同样会影响粮食产量，导致粮价上涨）

人口因素更不能被忽略。

到2030年，全球人口将从2012年的71亿增长到近83亿，将会给食品和水的供应带来新的压力。由于人口增长，中产阶级扩大，消费无度，人类对食物、水、能源的需求将分别增长35%、40%和50%。而气候变化将使得这些重要资源的获取变得非常艰难。[84]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的因素推动粮价上涨。

经合组织—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指出，农业和能源市场之间的联系已经变得更加紧密，能源不但在供给方面是重要的投入要素，而且在需求方面与农业紧密相关，表现为生物质能源的原料需求使得原本用以饲料消费的多种农作物呈现出多功能性，如玉米、小麦、糖料和各种油料等农产品。[85]


2012年以后，随着美国的页岩革命进行，生物能源渐渐被忽视。但是，随着能源价格的快速上涨，生物能源将重新被重视。而且，乙醇生产不仅能够为美国带来生物能源，还带来了一个突出的副产品——干燥的蒸馏谷物和溶解物质，即DDGS，可用作饲料组分。乙醇所使用的玉米约有1/3留作DDGS。在2006～2007年，DDGS的出口已经达到1200万吨。[86]
 能源价格和饲料价格的上涨，将一起成为促进美国生物燃油发展的力量，进而推动全球粮价的上涨。

据美国国家政策分析中心估计，乙醇生产使得牛肉的生产成本提高了10亿美元以上。[87]


在2023～2034年的这个周期内，美国对粮食战略的运用将达到极致。

美国独立的金融和经济分析专家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在其著作中指出，美国的粮食战略分两步走：

第一阶段，大力鼓励发展中国家建立城市工业基础设施以及以出口为导向的开采业和运输业，但是却完全忽视其农业的相应发展。农业被荒废或者被放弃，但美国会向这些国家出口廉价的粮食，以便把这些问题掩盖起来。

第二阶段，当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城市，农业越来越薄弱，脆弱的出口导向型工业日益陷入恶性竞争和动荡时，美国开始操纵国际粮价大幅上涨。此时，大规模的粮食短缺和饥荒、战乱甚至种族灭绝就出现了。这时候，一切所谓的工业繁荣都将在顷刻间灰飞烟灭，而美国却实现了其战略目标。西方如此冷酷无情的逻辑思路是这样的：贫困且政治上落后的国家当今的人口一旦超过了这些矿产资源消耗殆尽之后最终能够养活的人口，这些国家的人口必须与它们日益消耗殆尽的矿产资源对称地下降。[88]


资源价格的大幅度上涨，粮价的持续上涨，将成为向全球输送通货膨胀的重要力量。许多国家将饱受通货膨胀之困。

以中国为例。从国内因素来看，中国经济将从供应过剩向供应短缺过渡。这与人口的变动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我们知道，“人口红利”阶段的经济呈现“过剩型”的经济特征。一个经济体中生产者相对于消费者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经济体供给与需求的相对关系。我国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比超过100%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而中国经济正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由短缺转为过剩状态。由于生产者超过消费者，供给相对于需求比较充足，同时，导致储蓄率上升。高储蓄支配高投资，进而推动产能扩张。由此带来的结果是，通货膨胀在2010年之前的这个阶段显著下降。

与亚洲其他经济体比较，这会显得更加分明。2001～2010年，我国平均通胀率为2.2%（别忘了，这个阶段正是我国货币超发最严重的时期），而印度、巴西和越南的通胀中枢水平分别为6.4%、6.7%和7.8%。人口结构的差异是一个重要因素。2010年，印度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约为80%，即每100个消费者对应着80个生产者。由于生产者少于消费者，使得印度、巴西和越南属于短缺经济，因此其通货膨胀比较高。[89]


在2023～2034年这个周期内，中国将逐渐步入生产者少于消费者的状态，加之在此前的周期中，中国的货币超发非常严重，又缺乏货币注销机制，货币超发的累积效果与人口红利消失因素叠加在一起，再加上美元贬值，输入性通货膨胀严重。这些因素聚集在一起将发挥出巨大的威力，使中国在这个阶段的通货膨胀问题显得极其严重。相应地，货币贬值的速度也会非常之快，通胀之苦也会非常深重。

这也是全球性的问题。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指出，2012年，只有日本和德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到2030年，欧洲和亚洲的大多数国家都将步入老龄化社会。这些国家将出现大量超过65岁的老龄人口，面临着巨大的“养老金急剧膨胀”的压力，这将使经济增长放缓。[90]


相应地，这也将成就一些行业。在未来，农业、养老以及养生等健康行业，都将是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行业。笔者在复旦大学授课，分析相关产业的前景的时候，一些学生开始关注这些行业。比如，有同学在2014年推出了“中国居家养老服务平台”（北京华芯科技），有的同学开始打造高端养老体系，诸如此类的服务将会越来越受欢迎。

除此之外，高科技继续成为人类前行的引领者。技术是“资源为王”时代的王者，是王中之王。在这个时代，信息技术（如大数据技术、社会网络技术、智能城市技术等），自动化与制造业技术（如机器人技术、自动化交通工具、3D打印技术等），资源技术（如太阳能、生物能源、水管理等），医疗技术（包括疫病防治、人类机能增进技术等）将得到飞速发展，并对世界经济、社会和军事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91]


事实上，在美国股市，那些具有技术领先优势的公司的股票一直受到投资者的热捧。高科技作为王者，一直是美国股市最靓丽的一道风景。

2023～2034年，是美元大贬值时代，是全球大滞胀时代。

在这个周期内，许多国家尤其是那些农业发展落后、粮食需要大量进口的国家，国民可能由于不堪忍受粮价的上涨而通过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怒，一些国家会因此引发骚乱——这种情况也是我们在过去历次国际粮价大幅度上涨的时候已经熟悉的。

从全球范围来看，推动通货膨胀的最为强大的力量就是大宗商品的价格变化。[92]


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将把通货膨胀不断推高。

2023～2034年，将是资源超级为王的时代，将是资源超级大牛市的时代，也将是通货膨胀如火如荼般肆虐的时代，抵御通货膨胀将成为很多国家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

相应地，许多经济体将处于滞胀状态。所谓滞胀，按照罗伯特·吉尔平的说法，就是“经济低增长、大量失业和两位数通货膨胀率的混合”。[93]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令世界深感痛苦的状态。

注释

[1]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30：Alternative Worlds[M].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2012.

[2]Eswar S. Prasad.The Dollar Trap：How the U.S.Dollar Tightened its Grip on Global Finance[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

[3]Michael T. Klare.Rising Powers, Shrinking Planet：The New Geopolitics of Energy[M].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08.

[4]Paul Roberts. The End of Oil：On the Edge of a Perilous New World[M].New York：Mariner Books，2005.

[5]Jay Hakes. A Declaration of Energy Independence：How Freedom from Foreign Oil Can Improve National Security, Our Economy, and the Environment[M].Hoboken：Wiley，2008.

[6]Annual Energy Outlook 2013：with Projections to 2040[R]. U.S.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http：//www.eia.gov/forecasts/aeo/pdf/0383（2013）.pdf, April 2013.

[7]LNG（Liquefied Natural Gas），即液化天然气的英文缩写。天然气是在气田中自然开采出来的可燃气体，主要由甲烷组成。而LNG则是通过在常压下气态的天然气冷却至-162℃，使之凝结成液体。天然气液化后可以大大节约储运空间和成本，而且具有热值大、性能高等特点。

[8]林伯强，黄光晓.能源金融[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9]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30：Alternative Worlds[M].CreateSpace IndependentPublishing Platform，2012.

[10]Nafeez Ahmed. Write-down of Two-thirds of US Shale Oil Explodes Fracking Myth[N].The Guardian，2014-05-22.

[11]Tyler Crowe. Is the United States Sitting on Tr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OL].The Motley Fool, http：//www.fool.com/investing/general/2013/03/30/we-have-the-worlds-largest-oil-resourceand-we-may.aspx，2013-03-30.

[12]Production from Niobrara Shale Continues to Rise[OL]. Unconventional Oil and Gas Report, http：//www.ogj.com/articles/uogr/print/volume-1/issue-4/niobrara/production-from-niobrara-shale-continues-to-rise.html，2013-12-13.

[13]Mark Jaffe. New Oil Boom Lurks in Denver-Julesburg Basin[N].The Denver Post，2013-12-15.

[14]John Kemp. Oklahoma is Next Destination for Shale Revolution[OL].The Reuters,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3/10/18/shale-usa-idUSL6N0I819G20131018，2013-10-18.

[15]Matthew Dilallo. Don't Overlook This Emerging Oklahoma Oil Play[OL].Daily Finance, http：//www.dailyfinance.com/2013/10/17/dont-overlook-this-emerging-oklahoma-oil-play/，2013-10-17.

[16]Selam Gebrekidan. Permian Basin Oil Output to Jump 60 pct by 2016-Bentek[OL].The Reuters,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8/15/permian-oil-bentek-idUSL2E8JFCS120120815，2012-08-15.

[17]Lynn Doan and Richard Stubbe. Drilling Surge in Permian Drives U.S.Oil Rigs to Record[OL].The Bloomberg,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4-03-07/u-s-energy-rigs-increase-23-to-1-792-baker-hughes-says.html，2014-03-08.

[18]Oil Shale in Colorado, Utah and Wyoming[OL]. Environmentally Conscious Consumers for Oil Shale, http：//www.eccos.us/oil-shale-in-co-ut-wy，2011.

[19]Ed Crooks. US Petroleum Production Hits 44-year High[N].The Financial Times，2014-06-15.

[20]Joseph S. Nye Jr.Shale Gas Is America's Geopolitical Trump Card[N].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14-06-08.

[21]菲利普·赛比耶-洛佩兹.石油地缘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2]汪波.中东与大国关系[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3.

[23]Andrew Browne. Reality Check on Yuan's Threat to Dollar's Supremacy：Despite Hype, Bets Chinese Currency Would Challenge Greenback Now Look Ill-Conceived[N].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14-04-08.

[24]曲军，胡胜德.美国现代农业发展的经验和启示[J].现代农业科技，2009（2）.

[25]夏显力，赵凯，王劲荣.美国农业发展对加快我国现代农业建设的启示与借鉴[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7（4）.

[26]辛亥.中国媒体不能成为“代理商”[N].世界新闻报，2004-12-27.

[27]苏旭.警惕西方的文化渗透[N].光明日报，2001-06-14.

[28]严利，李颖.内地美剧流行调查：八成美剧迷大专以上文化[N].广州日报，2007-01-17.

[29]邹三明.货币金融权力与美国的软霸权[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0（1）.

[30]迈克尔·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31]Scott L. Montgomery.The Powers That Be：Global Ener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d Beyond[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

[32]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30：Alternative Worlds[M].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2012.

[33]高立萍.2013年矿企境外投资额同比降45%[N].第一财经日报，2013-12-26.

[34]Nafeez Ahmed. Write-down of Two-thirds of US Shale Oil Explodes Fracking Myth[N].The Guardian，2014-05-22.

[35]Daniel B. Botkin.Powering the Future：A Scientist's Guide to Energy Independence[M].New Jersey：FT Press，2010.

[36]谢丹.美国权威调查背书，中国会否步其后尘[N].南方周末，2014-02-14.

[37]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30：Alternative Worlds[M].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2012.

[38]Jeff Rubin. The End of Growth[M].Toronto：Random House Canada，2012.

[39]Matthew R. Simmons.Twilight in the Desert：The Coming Saudi Oil Shock and the World Economy[M].Hoboken：John Wiley＆Sons，2006.

[40]徐小杰.石油啊，石油——全球油气竞赛和中国的选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41]World Energy Outlook 2010[R].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http：//www.worldenergyoutlook.org/media/weo2010.pdf，2010-11-09.

[42]Paul Roberts. The End of Oil：On the Edge of a Perilous New World[M].New York：Mariner Books，2005.

[43]Mahmoud A. El-Gamal, Amy Myers Jaffe.Oil, Dollars, Debt, and Crises：The Global Curse of Black Gold[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44]James Burkhard, Jackie Forrest, Jason Beck. The Role of the Canadian Oil Sands in the US Market[R].CERA, http：//a1024.g.akamai.net/f/1024/13859/1d/ihsgroup.download.akamai.com/13859/ihs/cera/The-Role-of-Canadian-Oil-Sands-in-US-Oil-Supply.pdf, June 2011.

[45]Steven M. Gorelick.Oil Panic and the Global Crisis：Predictions and Myths[M].Hoboken：Wiley-Blackwell，2009.

[46]Thomas L. Friedman.Foreign Policy by Whisper and Nudge[N].The New York Times，2013-08-24.

[47]Scott L. Montgomery.The Powers That Be：Global Ener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d Beyond[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

[48]Daniel B. Botkin.Powering the Future：A Scientist's Guide to Energy Independence[M].New Jersey：FT Press，2010.

[49]Vassilis K. Fouskas, Bulent Gokay.The Fall of the US Empire：Global Fault-Lines and the Shifting Imperial Order[M].London：Pluto Press，2012.

[50]World Energy Outlook 2013[R].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2013-11-12.

[51]该数据综合了美国能源信息署（2010）、国际能源署（2008、2009、2010）、世界银行（2010）等研究报告的数据。

[52]World Energy Outlook 2010[R].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http：//www.worldenergyoutlook.org/media/weo2010.pdf，2010-11-09.

[53]Ajay Makan, Neil Hum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Warns of Future Oil Supply Crunch[N].The Financial Times，2013-11-12.

[54]Annual Energy Outlook 2013：with Projections to 2040[R]. U.S.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http：//www.eia.gov/forecasts/aeo/pdf/0383（2013）.pdf, April 2013.

[55]World Energy Outlook 2011[R].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http：//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WEO2011_WEB.pdf, November 2011.

[56]Daniel O'Sullivan. Petromania：Black Gold, Paper Barrels and Oil Price Bubbles[M].Hampshire：Harriman House Publishing，2009.

[57]Vassilis K. Fouskas, Bulent Gokay.The Fall of the US Empire：Global Fault-Lines and the Shifting Imperial Order[M].London：Pluto Press，2012.

[58]Daniel Yergin. The Prize：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Power[M].New York：Free Press，2008.

[59]Amory B. Lovins, E.Kyle Datta, Odd-Even Bustnes.Winning the Oil Endgame[M].Rocky Mountain Institute，2004.

[60]Jeff Rubin. The End of Growth[M].Toronto：Random House Canada，2012.

[61]Harinder S. Kohli, Ashok Sharma, Anil Sood.Asia 2050：Realizing the Asian Century[M].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 Pvt.Ltd，2011.

[62]Christian Berthelsen, Ryan Dezember. KKR, Castleton to Pursue Bid for J.P.Morgan Commodities Business[N].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13-12-09.

[63]Martin Arnold, Daniel Schäfer.Barclays to Wind Down Commodities Trading[N].The Financial Times，2014-04-20.

[64]Homi Kharas. Asia in the Global Economy 2011-2050：Main Drivers of the Asian Century[M]//Harinder S.Kohli, Ashok Sharma, Anil Sood.Asia 2050：Realizing the Asian Century.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 Pvt.Ltd，2011.

[65]Andrew Sheng. Realizing the Asian Century：Financial Transformation[M]//Harinder S.Kohli, Ashok Sharma, Anil Sood.Asia 2050：Realizing the Asian Century.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 Pvt.Ltd，2011.

[66]Michael T. Klare.Rising Powers, Shrinking Planet：The New Geopolitics of Energy[M].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08.

[67]Vassilis K. Fouskas, Bulent Gokay.The Fall of the US Empire：Global Fault-Lines and the Shifting Imperial Order[M].London：Pluto Press，2012.

[68]Matt Ridley. The World's Resources Aren't Running Out：Ecologists Worry That the World's Resources Come in Fixed Amounts That Will Run Out, But We Have Broken Through Such Limits Again And Again[N].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14-04-25.

[69]Jay Hakes. A Declaration of Energy Independence：How Freedom from Foreign Oil Can Improve National Security, Our Economy, and the Environment[M].Hoboken：Wiley，2008.

[70]John Tabak. Coal and Oil（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M].New York：Facts on File，2009.

[71]Tom Tietenberg, Lynne Lewis. Environmental＆Natural Resource Economics（8th Edition）[M].Boston：Addison Wesley，2008.

[72]Scott L. Montgomery.The Powers That Be：Global Ener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d Beyond[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

[73]Daniel B. Botkin.Powering the Future：A Scientist's Guide to Energy Independence[M].New Jersey：FT Press，2010.

[74]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30：Alternative Worlds[M].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2012.

[75]衡量能源消耗效率的指标，用桶/GDP（百万美元）来表示。

[76]Matthew R. Simmons.Twilight in the Desert：The Coming Saudi Oil Shock and the World Economy[M].Hoboken：John Wiley＆Sons，2006.

[77]Jay Hakes. A Declaration of Energy Independence：How Freedom from Foreign Oil Can ImproveNational Security, Our Economy, and the Environment[M].Hoboken：Wiley，2008.

[78]Amory B. Lovins, E.Kyle Datta, Odd-Even Bustnes.Winning the Oil Endgame[M].Colorado：Rocky Mountain Institute，2004.

[79]John Tabak. Coal and Oil（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M].New York：Facts on File，2009.

[80]Alexander Martin. Climate Change Impact Is Wide, U.N.Says：Scientists Call for Swift Action o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N].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14-03-31.

[81]Jay Hakes. A Declaration of Energy Independence：How Freedom from Foreign Oil Can Improve National Security, Our Economy, and the Environment[M].Hoboken：Wiley，2008.

[82]Pilita Clark. Scientists Clash over UN Climate Report[N].The Financial Times，2014-03-31；Pilita Clark.UN Study Says Climate Change Already Hitting Food Supply[N].The Financial Times，2014-03-31.

[83]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25：A Transformed World[M].New York：Cosimo, Inc，2008.

[84]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30：Alternative Worlds[M].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2012.

[85]OECD-FAO Agricultural Outlook 2013～2022[R].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http：//www.oecd.org/site/oecd-faoagriculturaloutlook/highlights-2013-EN.pdf，2013.

[86]顾尧臣.世界粮食生产、流通和消费[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87]Daniel B. Botkin.Powering the Future：A Scientist's Guide to Energy Independence[M].New Jersey：FT Press，2010.

[88]迈克尔·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89]蔡昉，王美艳.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从人口红利到制度红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90]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30：Alternative Worlds[M].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2012.

[91]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30：Alternative Worlds[M].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2012.

[92]Ronald I. McKinnon.The Unloved Dollar Standard：From Bretton Woods to the Rise of China[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93]James E. Dougherty, Robert L.Pfaltzgraff Jr.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Comprehensive Survey（5th Edition）[M].London：Pearson，2000.


第2章　大动荡大变革：2023～2034（上）

第一节　欧洲向右

2016～2022年的全球性经济大危机，仅有极少数国家幸免于难，成为危机的最大受益者，危机将促使全球各地发生大变革。

2023～2034年，将是一个催生变革的时代。

从古至今，更多的变革都是在危机的推动下展开的。危机越大，危机意识越强烈，变革意识也越强烈。这种变革意识犹如洪流一般，以摧毁性的力量在一些地方实现政权的更迭，推动变革的深入。

任何试图阻止改革的力量都显得脆弱不堪。

变革就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

经过危机的惨烈洗礼，欧洲国家的极右翼势力必然迅速崛起，成为引发欧盟、欧元区分裂的最大隐患。

1991年12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即欧洲联盟条约，简称马约）签署，成为欧洲的一个分水岭——从此开始，欧洲极右政党越来越反对欧洲一体化。德国共和党提出“欧洲人的欧洲”，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则把马约比喻为“臭名昭著的《特洛伊条约》”。[1]


在欧洲走向融合的情况下，极右翼政党在欧洲处于边缘化的状态。[2]
 但是，当欧洲融合过程中出现问题，比如，受到欧债危机这样的风险事件的冲击，极右翼政党的影响力就会扩大。

还有一点，货币联盟会限制政治家的自由，使他们想实现选票最大化的目标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加入货币联盟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的主权将受到某些制约，其政府调控空间和采取应对措施的选择也将受到限制。而且，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欧洲的政治家们由于措施失当，信誉受到很大损害。[3]


这当然有利于原本被边缘化的极右翼势力借助选举的力量崛起。

调查显示，在欧元区各成员国，从欧债危机爆发到2012年7月，极右翼政党的得票率或者民意调查结果，都比以往水平增长了一倍。[4]


以极右翼政党法国国民阵线为例，这是一个被严重边缘化的政党，但危机给了它重生的机会。

2010年3月，法国举行六年一度的地方选举，国民阵线在两轮投票中分别获得11.42%和9.17%的选票，分别位列第三、第四位。极右势力死灰复燃的主要原因是：受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影响，法国遭遇“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失业增加（如下图所示）、就业不稳，治安问题突出，导致部分右翼选民转向极右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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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Eurostat。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前，法国的失业率低于德国。但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法国的失业率持续上升而德国的失业率持续下降，法国的失业状况远比德国严重。

欧债危机的蔓延，让国民阵线继续前行。

2012年，法国经历了总统选举和立法选举，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快速上升，其候选人马丽娜·勒庞在总统大选中获得了高达18%的选票，国民阵线在立法选举中获得2个议席，重返国民议会。“本质上依然是极端民族主义和仇外、排外的”国民阵线，稳步上升为法国第三大政党。[6]


国民阵线的上升步伐并未就此止步。

2014年3月，国民阵线在法国市政选举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在首轮投票中一举赢得北方城镇埃南博蒙，并在法国南方城市佩皮尼昂处于领先地位。[7]


在3月30日的市镇选举中，国民阵线在11个市镇获胜，亲国民阵线的候选人在另外三个地方胜出。这种强劲表现足以震撼传统的左翼和右翼政党，促使他们担心英国、荷兰和意大利等国的极右翼政党在接下来的选举中大有斩获。[8]


而法国总统奥朗德领导的执政的社会党在150多个市镇输给了复兴的中右翼反对党——人民运动联盟。[9]


极右势力同样也在欧元区另一更为重要的核心国德国崛起。事实上，2010年，德国在帮助希腊摆脱困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在国内招致严重的质疑，而这种质疑的程度可能会使欧洲处于危险的境地。[10]


德国虽然统一20多年了，但极右势力反而呈现出上扬的态势。与过去不同，年轻人也容易接受极右翼思想。[11]


2013年4月14日，一个以抛弃欧元为核心目标的政党“德国的选择”在柏林举行成立大会，该政党主张有序地解散欧元区，重新引入德国马克。“德国的选择”领导人、汉堡经济学家贝恩德·卢克认为，欧元走到了尽头，因为它威胁到欧洲统一。他指责德国目前主要政党通过欧元救助政策，明显损害了民主、法治国家和经济的原则。[12]


这个新成立的政党在2013年9月的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中，竟然赢得4.7%的支持率，虽然没有达到进入议会所需的至少5%的支持率门槛，但它第一次参加议会选举就能够取得如此亮眼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13]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反欧元的声音正在形成不容忽视的力量，凸显出欧元区的脆弱性。

而且，欧洲的极右势力正在走向联合。比如，法国马丽娜·勒庞和另一位极右势力的代表人物荷兰的海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跨越国界，形成了一个意图削弱欧盟力量的泛欧洲组织。这些右翼人士不信任甚至是憎恶欧洲大陆的核心机构欧盟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和欧洲议会，他们和其他国家的极端主义势力联合起来，共同削弱这些机构的力量。最终目标则是瓦解欧盟，将权力归还给各成员国。[14]


2014年5月，欧洲各国的反欧盟政党继续在选举中攻城略地，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领导的英国独立党（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 UKIP）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

英国独立党是一个欧洲怀疑主义的右翼政党，它在1993年成立之初便以促使英国脱离欧洲联盟为目标，支持通过举行公投退出欧盟。

2014年5月22日，英国选民进行欧洲议会选举投票，选举欧洲议会751个议席中的73名英国议员。在25日晚公布的选举结果中，英国独立党的得票率在英国所有政党中排名第一，超过了保守党、工党和自民党。

英国独立党和法国国民阵线并列成为欧洲议会中的第四大党。由于反欧盟政党支持率上升，欧洲主流政党领导人纷纷被赶下台。[15]


英国独立党的异军突起，无疑将大大推动英国脱离欧盟的步伐；而失去英国的欧盟，力量势必会遭到削弱。更重要的是，英国的做法将成为一种“表率”，使得反欧元的力量团结起来，加速欧元区的解体。

失去欧盟的英国，力量同样被削弱。当欧洲变成“英国+欧元区+非欧元区成员国”的状态时，即使欧元区暂时不分裂，也已变得更为松散。当欧洲走向分裂，它将无力再对美国构成竞争和挑战，从而让美国得以施展“离岸平衡手”，坐享渔翁之利。

欧元区内部的差异化、超出其承受能力的高福利、不断增加的债务负担和失业率，是其实现一体化的巨大障碍。仅以失业率为例，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塞浦路斯的失业率在2013年全部创出新高，而且失业的主体是青年人，这等于是为极右政党输送力量。

应该认识到，货币联盟与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支持者，一直是人数有限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这些精英会把货币联盟和欧洲一体化的种种好处灌输给公众，使得大多数欧洲人处于乐观其成的状态。但是，一旦民众认为一体化不仅不能给他们带来帮助，还会伤害他们的时候，就会迅速地成为货币联盟和欧洲一体化的反对者。[16]


因此，影响欧洲一体化的障碍随着新一轮危机的爆发，将变得更加醒目。

2023～2034年的美元持续贬值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将使经济状况和民众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恶化。欧元区各成员国乃至欧盟各成员国民众的不满之声也将日趋强烈，这必然助推极右翼政党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从而对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带来至关重要的甚至是致命的负面影响。

而且，2023～2034年的高价能源时代，将使得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经济无论是停止增长还是衰退，都意味着债务变得越来越沉重，无论被这种沉重压力摧毁的是希腊，还是被救援请求折磨得痛苦不堪的德国，欧元区的现状都不可能继续维持——哪怕苟延残喘都不能。

欧元区原本就只有两个结果，要么走向邦联或联邦，形成一个更加统一的欧洲，要么分裂。

而更清晰的趋势演进路线显示，欧元区的分裂甚至解体是很难避免的结果。诚如德国经济学家马克斯·奥特所言：“欧元会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同样也会在某一天离开我们。”[17]
 随着欧洲央行与德国矛盾的激化以及欧洲右翼倾向的加剧，最终或许导致德国率先离开欧元区。失去德国的欧元区难逃解体的命运，而失去欧元区的德国依然十分强大。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认为，倘若欧元毫无预兆地突然解体，很可能引发一场全球大衰退或如同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18]
 这不正是符合美国大战略的最终结果吗？只有借助这场大危机，美国才能摆脱沉重的债务压力，获得重生的机会——欧元区的解体将让美国这个金融大帝国变得更加强大，使其得以在2023～2034年这个周期内随意让美元贬值而不必有所顾忌。


第二节　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

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粉碎了欧美寄希望于俄罗斯融入西方文明的幻想。在欧美的眼中，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乃是一种强劲的威胁。欧美不可能与拥有巨量核武器的俄罗斯开战，它们要削弱俄罗斯的最佳选择是通过金融战、石油战等，摧毁俄罗斯的金融、能源体系，瓦解俄罗斯的经济，最终促使俄罗斯分裂——这是欧美一劳永逸消除来自俄罗斯的威胁的最佳方案。

2016～2022年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对俄罗斯而言，无异于灭顶之灾。经济严重依赖资源的俄罗斯势必遭受重创。

1988年，苏联石油工业陷入危机，石油产量显著下降。在这种情况下，1991年，美国释放自己的战略石油储备，沙特阿拉伯又把石油产量提高了3倍，国际原油价格迅速跌到8美元——而西伯利亚石油的生产成本是每桶9美元，最终给苏联带来一场毁灭性的灾难。苏联无法从国外购买粮食和饲料，国家迅速被食品危机所困扰，并很快蔓延到了其他经济领域，导致苏联在1991年12月解体。[19]


那么，2016～2022年大宗商品价格尤其油价的下跌，会不会让俄罗斯重蹈覆辙？更何况2023～2034年如火如荼的以粮价上涨为主基调的通货膨胀，又将使民众的生活进一步恶化。我们知道，俄罗斯是由80多个联邦主体所组成的联邦，一旦经济崩溃，苏联分裂时的那一幕就有可能重演。

曾任俄罗斯联邦政府代总理的叶·季·盖达尔博士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遭遇了严重的收支平衡和财政体系危机，进而转变为全面经济危机，导致生产和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政治失去稳定，最终造成苏维埃帝国的崩溃。

虽然现在俄罗斯的局势失去稳定的风险大大低于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而且俄罗斯人在俄罗斯所占的比例比在苏联中要高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引发国家领导人无法控制的风险的可能性已经消失。现在的俄罗斯属于温和的专制主义，而专制主义制度通常都是不稳固的，都容易崩溃。而2005年以来的形势表明，在石油价格下跌时，俄罗斯政府执行足以将国家可能遭遇的财政危机和货币危机风险降到最低限度的政策的能力越来越有限。[20]


作为外部力量，美国将努力催生俄罗斯的分裂。事实上，美国同样也是苏联解体的原因。正如美国中央情报局施瓦茨所说：“谈论苏联的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21]


当俄罗斯经济上处于困境之中的时候，独联体国家就会倒向西方，以获得经济发展和摆脱困境的机会，这容易导致独联体的瓦解，进而对俄罗斯联邦体系的稳定带来更多的困难，甚至引发这种体系的再次分裂。

从民众的角度来看，当生活水准下降时，他们会迁怒于体系，从而推动俄罗斯的变革。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普京之后的俄罗斯领导人如何管理俄罗斯，但继任者需要更大的智慧来应对化解国家分裂、摆脱经济危机等棘手的难题——但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变革中的俄罗斯，或许将给世界带来另一种震撼。


第三节　中亚之变

无论是从地缘战略还是从能源、粮食等角度来看，中亚都太重要了。

布热津斯基指出，苏联解体，中亚国家独立，意味着俄罗斯东南部边境在有些地方向北退了1000多英里。这些新独立国家拥有丰富的矿产和能源储藏，必然会引起外国的兴趣。但中亚国家将更趋伊斯兰化。由于受到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的外来支持，中亚各国并不像许多俄罗斯人继续希望的那样，愿意用它们的新政治主权来换取能带来实惠的与俄罗斯的经济一体化。至少它们与俄罗斯之间的某种紧张和敌对是不可避免的，而车臣和塔吉克斯坦令人痛苦的先例说明，不能完全排除比这更糟糕的情况。[22]


在全球大棋局中，如果美国在中亚打入一个楔子，即北堵俄罗斯，东遏中国，南压伊朗，控制石油，此处落一棋子，则全盘棋都活了。

地缘政治学家菲利普·赛比耶-洛佩兹指出，美国的战略构想是：在俄罗斯传统的边缘地带，占领被其放弃的地方；在里海地区能源争夺战中，孤立伊朗；通过新的“遏制”政策，使中国的雄心退回到“地区大国”的定位上。美国一直梦想着控制包括海湾、里海以及中亚地区在内的“战略能源椭圆形地区”，把里海沿岸国家与印度洋连成一片，从而关上南中国海的大门。[23]


因此，苏联解体后，推进独联体地区的民主进程、将独联体国家拉入西方怀抱和挤压俄罗斯的“生存空间”，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变的国际战略。[24]


无论是克林顿时期的“伊斯兰地带”概念，还是小布什的“不稳定弧形带”概念，都包含中亚。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演变，中亚国家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位置不断上升。美国政府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逐步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经济介入和军事渗透，不断扩大与中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夺取在这一地区的主导权，谋求从政治、资源和军事方面控制中亚，进而控制欧亚大陆。而美国实现这一战略的必用手段就是在中亚发起“颜色革命”。[25]


“颜色革命”意味着国家政权的改变或被推翻。美国想把中亚拉出它所假定的俄罗斯和中国的轨道，简单地说，就是改变中亚地区的政治属性，使中亚脱离俄罗斯与中国主导的轨道，将这一地区纳入到美国的影响范围。而实现这一战略，起主导作用的就是“颜色革命”。事实上，“颜色革命”后的格鲁吉亚、乌克兰、摩尔多瓦在外交政策上都在向西方转变，西方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俄罗斯成为这些国家主导性的外部因素，这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成为西方影响范围的一部分。[26]


中亚国家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将给美国发动“颜色革命”提供充足的机会——提供这种机会的还有俄罗斯。2008年8月8日至8月18日，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为了争夺南奥塞梯的控制权而爆发了战争。4万俄罗斯军队进入格鲁吉亚，炮轰哥里市，攻击各地的机场和军事基地，甚至摧毁了波季港，几十万格鲁吉亚人被迫逃离家园。现在，格鲁吉亚1/6的领土仍处于俄军控制之下。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战争是梅德韦杰夫直接下达的命令，他甚至没有与普京和联邦安全会议商量（这充分暗示了一个事实，普京之后，假如进入梅德韦杰夫时代，将同样是强人执政）。[27]


这场战争让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对俄罗斯产生了包括警惕在内的更为复杂的心态。2009年，乌兹别克斯坦反对俄罗斯在中亚的军事安全计划，拒绝参加俄罗斯发起的为反恐而建立的独联体快速反应部队。[28]
 这对美国显然意味着机会。

再比如，中亚国家的腐败。独立给中亚的总统们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他们对国内所有的财富几乎都有控制权。在中亚，哪怕是最贫穷的国家也有足够的财富让领导者致富。[29]


下表为2013年中亚主要国家的清廉指数在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中的排名（指数越高说明越清廉，指数越低说明越腐败）。[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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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从上表中不难看出，中亚国家可以说是全球最腐败的地区，得分全部处于倒数位置。

腐败非常容易激起民众不满，一旦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或者物价上涨、生活负担加重，就可能导致动荡。2010年4月，吉尔吉斯斯坦就因此发生了大规模骚乱，在2005年3月的“郁金香革命”中上台的总统巴基耶夫被迫出走到南部，反对派迅速组建临时政府。[31]


2016～2022年的全球性经济大危机，对于经济脆弱的中亚国家而言，是难以抵御的大冲击，这将成为“颜色革命”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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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大动荡大变革：2023～2034（中）

第一节　东亚变数

自20世纪90年代泡沫破灭后，东亚的日本就步入了“失去的20年”，这种低迷的状态持续到2013年后，日本政府开始以超宽松的政策刺激经济发展。但是，如前面所分析的，日本经济的根本性问题是“海外资源——国内技术+制造——国内市场+海外市场”的模式遭到了破坏。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得日本在传统产业的技术已不再占有明显优势。加之人口下降等因素，日本经济靠刺激是无法长久见效的，而这种刺激本身又必然加快日本政府的债务累积。

因此，2016～2022年的全球性经济大危机对日本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一方面，将促使日本的对外贸易收缩，贸易顺差缩小甚至转为逆差；另一方面，日元将大幅度贬值。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重振出口的需要，都会促使日元的贬值。而美元的强势表现，又会进一步打压日元。

日元在这个阶段的贬值幅度将超出很多人的想象。

继“失去的20年”后，2016～2022年将是日本大衰退的周期，这是日本最痛苦的阶段。在经济处于衰退甚至危机的阶段，民众要求改革的呼声必然高涨。

但由于日本政坛中左派势力日渐衰退而右倾化日益明显，靠迎合民众的极端民族意识而上台的政客们，有可能通过引发外部危机来转嫁国内的矛盾，从而导致地区冲突甚至战争的危险大幅上升。

当2023～2034年资源上涨周期到来，资源短缺的日本经济将遭受进一步重创。无论是日本的影响力还是日元的国际地位，都将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相应地，日本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也将逐步下降。

东亚的另一危险在朝韩之间，“战争长期处于一触即发状态”。2013年3月5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宣布从3月11日起，不再承认《朝鲜停战协定》。3月21日，朝鲜人民军威胁要对美国进行核打击。金正恩继承“先军政治”政策，在经济与民生方面没有得到改善的背景下，依托军事领域迎合国内政治的需要，巩固政权。同时，“通过战争边缘政策吸引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关注”。[1]


但这种所谓的“战争边缘政策”很容易触发战争。

2016～2022年的全球性经济大危机，连许多经济实力强大、经济结构健康的国家都很难抵御得了，遑论朝鲜这样经济千疮百孔的国家？遑论2023～2034年，如火如荼的通货膨胀带来的又一轮摧毁性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出于转嫁矛盾的需要，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非常之大，这将为结束韩朝对峙局面、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带来契机。

在美国的大棋局中，它一直在想方设法加大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与中国的摩擦，以达到消耗的目的。美国同样希望借助韩朝之战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战争最终打的是经济战，比拼的是实力。一旦韩朝发生冲突，美国和日本必然支持韩国，从而与支持朝鲜的国家形成对决，达到互相快速消耗的目的。稍微回顾一下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巨大拖累，就不难想象这一后果的严重性。

我们在此前的章节中分析过，美国越来越不喜欢让自己直接卷入到战争当中，更喜欢的是看着别人在战火中互相消耗，让自己的霸权地位变得更加稳固。这相当于加大了韩朝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美国煽动战争的能力早在两次世界大战时就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几乎所有的人都明白，美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最大受益者。


第二节　东南亚和南亚

东南亚国家联盟（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国家经济实力相对弱小，经济缺乏互补性，导致其内部一体化动力不足，其内部贸易比重一直在25%附近徘徊。

但一体化又是东盟赖以生存、发展、壮大和应对外部威胁的唯一选择；否则，它就难以在国际分工以及政治外交安全对话方面获得一席之地。长期以来，东盟借助“大国平衡”战略，游离于各大国之间，左右逢源，为东盟在国际舞台上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东盟通过引入美国、印度等外部国家来平衡东亚内部力量对比，通过这些国家的相互竞争和制衡，弥补自身力量的不足。[2]


但是，美国力推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将打破现有的生态。美国为什么要推TPP？

尽管在上部“现实篇”中已经做过分析，我们还有必要再强调一下，以更好地理解它对未来趋势的深远影响。

美国研究者指出，东盟、中国和日本之间相当大的自贸协定把美国排除在外。比如，已加入TPP谈判的8个国家中，有7个国家已同中国签有自贸协定，有6个国家同日本签有自贸协定。美国通过TPP实际上可以打破亚洲国家自由贸易协定对美国的屏蔽，增加美国的福利。而且，TPP协议将会加强美国深化同亚洲联系的战略目标，把美国外交政策的“轴心”从中东转向亚太地区。[3]


显然，美国力推的TPP意在后来居上，巧妙地将亚洲原有的贸易格局化解掉，而植入一个由美国主导的覆盖整个亚太的贸易网络。

此网之下，其他一切网都被撕裂成碎片。

这意味着，美国强势推进TPP和进入“东盟+X”架构，将削弱亚洲经贸体系并重塑美国霸权，东盟“中心地位”开始松动。[4]


美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原本就具有不平等性，美国处于主动的地位，东盟国家在安全上对美国有一定程度的依赖。美国也有意对东盟加以操控，其结果是美国的盟国不能轻易摆脱美国的控制，其安全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失去灵活性，并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亚太战略进行一定程度的配合。[5]


TPP可能加速东盟的分裂。

东盟国家中，新加坡、文莱尤其是新加坡对TPP热情最高，因为它们是自由贸易时代的最大受益者。越南、马来西亚高度重视TPP的战略价值。出于对菲律宾这个东南亚唯一军事盟国的借重，美国大力支持菲律宾加入TPP，但菲律宾必须进行深入的改革，甚至要修改宪法，难度非常大。泰国虽然表示了加入TPP的意愿，但态度非常谨慎。印度尼西亚则态度冷淡，成为东盟中明确表示“暂不加入”TPP的国家。而缅甸、柬埔寨和老挝与TPP的要求差距又特别大。[6]


TPP的推进过程，将使东盟逐步分化。

随着大棋局的加速推进，大国间的博弈也日趋激烈，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但暗地里一直波涛汹涌。

以泰国为例。

2013年10月11日，李克强总理在泰国访问时，与泰国总理英拉在曼谷发表了《中泰关系发展远景规划》，称中方有意参与泰国的高速铁路系统项目建设，泰国将以农产品抵偿部分项目费用。这一合作方式被媒体形象地称为“大米换高铁”。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米消费国和生产国，占全球产量的1/4，但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已经下降到不足85%，也就是说大约2亿中国人的粮食需求要依赖从外国进口来满足。[7]
 “大米换高铁”对中国的意义不言而喻。

但诡异的是，2014年3月12日，泰国宪法法院裁定由英拉政府推动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法案违反宪法，这项总额达2.2万亿泰铢的贷款案即行终止。这标志着中泰“大米换高铁”项目受到重创。[8]


2014年3月，中国企业牵头组成的泰国克拉运河筹建小组开始运作，准备将筹划了数十年的修建克拉运河计划付诸实施。[9]


这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也是让美国一直非常警觉的大事。早在2004年11月，美国就开始关注中国投资泰国克拉运河的可能性。[10]


克拉运河何以让美国如此重视？

克拉运河一旦开通，船舶可由印度洋进入安达曼海，再穿过运河，经泰国湾到达中国南海，而不必再走马六甲海峡，不仅把航程至少缩短1100公里，节省时间和费用，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石油运输通道不必再严重依赖马六甲海峡，能源安全更有保障。[11]


诡异的一幕再次上演。

2014年5月7日，泰国宪法法院做出判决：英拉三年多前将一名公职人员调动到另一岗位的举动是滥用职权，命令英拉和调职发生时在任的所有内阁成员下台。[12]


英拉作为一国总理，调动一名公职人员即使有滥用职权嫌疑，也不至于让她和她的内阁集体下台吧？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个理由牵强到可笑。英拉所属政党很快宣布，副总理尼瓦塔隆·汶颂派讪将担任代总理。

更诡异的事接着又发生。5月22日，泰国陆军司令巴育宣布接管政权。几个小时后，美国发表了一份声明，“我们期望军方信守承诺，使戒严成为旨在防止暴力的临时行动，不破坏民主制度”。[13]
 难道军事政变本身还不是对民主制的践踏吗？

毫无疑问，泰国政坛的动荡将使“大米换高铁”、克拉运河等项目夭折。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这种诡异事件背后隐藏着什么，毕竟，宪法法院的判断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我们却可以清楚地知道，谁将成为泰国政坛动荡的受益者。

大国之间的激烈博弈，就是这样悄无声息地进行着。

在遭到2016～2022年的全球性经济大危机的冲击后，东盟的力量将被进一步削弱，而日益向美国设定的框架靠拢。东盟中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受危机的打击更为严重。在印度尼西亚的对外贸易结构中，表面上看制造业占比较大，但由于制造业中包含着相当一部分与资源品相关的粗加工的低端制造业，其出口中的石油和天然气、橡胶、锡等矿产品的实际占比要比数据反映出来的高（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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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Statistics Indonesia。

2016～2022年，资源品价格将大幅下跌。而印度尼西亚的制造业又缺乏技术含量，竞争力较弱。资源品价格下跌将给印尼的财政收入带来严重危机，并削弱印尼偿还债务的能力。一旦恐慌情绪滋生，资本外逃，经济很容易出现崩溃性下滑，社会也会因此动荡不安——笔者非常担忧在危机到来的时候，针对华人的暴行将重演。这几乎是印尼屡次大动荡时都要发生的悲剧：

1945年11月的泗水惨案，1946年3月的万隆惨案，1946年6月的文登惨案、8月的山口洋惨案、9月的巴眼亚底惨案，1947年1月的巨港惨案……20世纪60年代前后，印尼出现驱赶华商的浪潮，是排斥华人经济的第一次大规模行动。[14]
 1965年，时任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发动军事政变，在全国策动反共大清洗，许多华人被当作共产党员处决，中国不少媒体报道称至少30万华人在“930”事件中丧生。[15]
 而国外则认为这场屠杀中的死亡人数高达100万，但这场反人类的大清洗罪行，从未遭到过国际上的谴责和清算。[16]


以至于2014年2月，《纽约时报》撰文呼吁：“政府需要追究1965～1966年大屠杀中的责任人，将其作为为丧失亲人的家庭伸张正义的关键一步。政府还需要努力消除让加害者逍遥法外的有毒文化，因为这种文化让印尼受害至今。”[17]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998年5月，印尼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五月暴乱”，公然上演了有组织地杀害华人、强暴华人妇女的暴行，甚至有年仅9岁的小女孩被轮奸和肢解。[18]
 根据施暴男性的体格和军人特征的发型判断，有军人参与了这场暴乱。在这场令人出离愤怒的暴行中，至少1188人死亡，40家大型商场、4083家商店和1026幢私人住宅遭到了袭击、烧毁或洗劫。[19]


这场暴乱同样未得到清算。

苏哈托政权倒台后，尤其是在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担任印尼总统（1999～2001）期间，华人的公民权利得到恢复。[20]
 印尼开放党禁、实行言论自由，一些华人有识之士积极组建政党，或加入非种族性的政党，印尼迅速出现了4个由华人主导的政党，即印尼同化党、中华改革党、印尼大同党和印尼佛教民主党。在2004年大选中，有7人当选国会议员。[21]
 华人的生存状况有所改善，但在更为持久的危机冲击面前，华人依然需要多些警惕。

在经济方面，为了应对危机，印尼的矿产品出口禁令将不得不取消。一些资源也不得不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售，从而使其无法充分分享2023～2034年资源品上涨带来的红利，经济复苏的基础将因此遭到致命削弱。

对中国而言，东南亚的越南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国家。一方面，越南在南海问题上，不断向中国发出挑衅；另一方面，日本、美国、印度等想制衡中国的国家，几乎都把越南作为一个合作伙伴。越南在事实上成为大棋局上一枚重要的棋子。而越南也时常为自己突然成为“宠儿”而滋生出不切实际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在1979年曾经被无情地摧毁过一次，但岁月的冲刷已经让那个时代留下的记忆渐渐消散，越南人需要一次新的挫伤感重新唤起它对邻国的尊重。

无论是从大棋局还是从中国自身的利益来看，中越之间最终的摊牌和对决是可能的，只是时间问题。鉴于“摊牌”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矛盾很可能在2016～2022年的周期内爆发。

如果越南领导人明白，他们一丝不苟、孜孜不倦地对抗中国的努力，正在逐步接近“收获”的季节，不知道脸上洋溢着的是“灿烂”的悲伤还是无以言状的幸福。

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同样避免不了这场经济危机的冲击。所不同的是，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将因为得到来自中国的援助而增强抵御危机的能力。

由于外债持续增长，且外债部分中的短期债务占比上升较快，印度抵御危机冲击的能力变得越来越脆弱。虽然印度的经济增长是基于内需发展的[22]
 ，但国际游资集中的涌入和流出，直接威胁其货币和资本市场稳定，从而对其内需产生抑制作用。

印度一旦持久地陷入衰退当中，长期威胁印度安全的左翼激进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东北部分裂势力，就会进一步冲击社会稳定。[23]
 下图为2000～2013年印度外债和短期外债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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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Reserve Bank of India。

至于缅甸等经济脆弱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2016～2022年的危机冲击，将给美国把势力向缅甸延伸提供更好的机会，美国将加强对缅甸资源的控制，以坐享2023～2034年资源上涨的收益。美国也会加强对缅甸的援助和公共投入——用从缅甸赚的收益援助缅甸，密切与缅甸的关系，以努力在地缘战略方面占据更大优势。


第三节　拉美动荡

拉美是最容易爆发金融危机的地区。一旦经济增长率降低，危机就容易爆发。1999年，拉美地区的增长率降至0.5%，巴西货币危机爆发。2001年，拉美地区的增长率降至0.3%，阿根廷经济危机爆发。[24]


但是以往的任何一次危机，与2016～2022年这场危机相比，无论强度还是持续时间，都不足挂齿。

这也意味着，拉美在这个周期内所爆发的危机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将远远超过以往停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危机。

这将给美国重返拉美创造条件。

从1999年开始，拉美向左转，反美的左派人物纷纷登上拉美的政治舞台，“西半球出现了一个以查韦斯（委内瑞拉）、莫拉莱斯（玻利维亚）和卡斯特罗（古巴）为核心的反美轴心”。甚至，2010年2月23日，在第23届里约集团[25]
 首脑会议上，与会者决定成立一个将美国和加拿大排除在外、囊括拉美所有33个国家的地区性组织。

在拉美对美国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的情况下，美国不可能坐视反美活动在自己的“后院”持续下去。

美国的政策一是借民主之名制造动荡。美国曾经试图修改美洲国家组织的《民主宪章》，以便使这个组织能够孤立甚至干涉那些正在偏离民主道路的国家。[26]


二是分化瓦解。早在2008年9月，美国就联手加拿大与10个拉美国家（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巴拿马和秘鲁）提出了“走向美洲繁荣之路倡议”。根据这一倡议，美国将与拉美国家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推动社会发展，强化法制和巩固民主。[27]


但是，这种循序渐进的做法对美国来说，依然太慢了，依然有一些硬骨头（如委内瑞拉等国）无法啃下。2016～2022年全球性经济大危机的冲击，将把拉美脆弱的抵御能力摧毁，加剧底层民众的生活负担。这种痛苦将引爆社会动荡，从而给美国以民主之名，将势力延展到拉美更多的国家提供契机。

拉美劳工运动的成功经验依然鲜活地存在于民众的心中。以巴西为例，1992年是巴西劳工运动的重要里程碑。这一年，工会组织35个码头的4万名蓝领工人罢工，目的是向国会议员施加压力，否决所谓的码头现代化计划。工会运动主要采取上街游行的方式，支持弹劾总统科罗。结果，科罗下台，副总统伊塔马尔·弗朗科就任总统，“真正计划”对付通胀并带来货币稳定。[28]


鉴于腐败最遭民众痛恨，当腐败遭遇经济危机时，民众的不满之声将与日俱增，而以往成功的抗争经验将激励他们以更大的决心与之对抗。

下表为2013年拉美主要国家的清廉指数在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中的排名。[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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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从上表可以看出，拉美国家除了乌拉圭、智利和巴哈马这三个国家以外，腐败问题都比较严重。

在这个阶段，像委内瑞拉这样的拉美国家，很难承受得了强大的冲击。

委内瑞拉的“谋杀案发率位居西半球之冠，通货膨胀高达57%，而且其基本物资的匮乏程度在非战争时期前所未有”。[30]


拉美的社会治安原本就非常糟糕。

首先是毒品暴力活动不断升级。据美国政府统计，从南美洲运往美国的毒品90%是将中美洲地峡作为通道和储藏地的。墨西哥、中美洲国家和哥伦比亚等国的毒品暴力活动不断升级。

其次是谋杀犯罪居高不下。2012年，拉美地区发生的谋杀案占到了世界同类案件的42%，谋杀案件发生率高出美国4倍。在巴西，2012年全国约有230名警察被黑帮杀害，平均每32个小时就有一名警察被杀。

再次是对移民的绑架活动十分猖獗。绑架移民成为拉美地区一种有组织犯罪，也是赢利最多的犯罪之一。据统计，每年约有2万名移民在前往美国途中在墨西哥被黑帮组织绑架。[31]


我们知道，拉美地区对粮价的上涨非常敏感，国际粮价只要一上涨，拉美的通货膨胀压力马上就会上升。而在接下来的两大周期内，都看不到粮价下跌的因素，反倒是粮价上涨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大。

最近几年，拉美国家的通货膨胀一直呈现上升趋势。截至2013年10月，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高达51.2%，阿根廷高达25%，这两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在整个拉美地区位居前两名。拉美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很低，2012年，整个拉美地区的加权平均劳动生产率仅增长了0.9%，这意味着，其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效率依然较低，通货膨胀很难得到缓解。加之货币贬值加剧，消费品短缺日益严重，委内瑞拉等国的通货膨胀率不断飙升。[32]


通货膨胀将成为压垮民众生活防线的一根沉重的稻草。

随着经济危机的恶化，贫困农民、失业工人将成为推动变革的重要力量。无论是在巴西、委内瑞拉，还是别的国家，罢工潮将贯穿危机的始终，这将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加剧危机的痛苦。而政权的更迭将使政策的连续性中断，削弱对危机的抵御能力。

因此，无论是2016～2022年的全球性经济大危机，还是2023～2034年的大滞胀时代，拉美地区都将是世界上最痛苦、最动荡的地区之一。


第四节　非洲之乱

非洲是一个“新兴消费群体”。非洲发展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非洲大陆有大约3亿人的收入超过了基本需求。2012年初的报告进一步指出，非洲中产阶级（每天生活开支2～20美元）的人数从1.11亿增长到了3.51亿。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成为非洲发展的强劲动力。而且，非洲是世界上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大陆之一。[33]


非洲的人口结构非常年轻，24岁以下人口占比超过60%，这意味着需求将强劲增长。[34]


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非常重要的力量，在2023～2034年，消费的力量尤其显得宝贵。这一因素与地缘政治、石油等一样，使得非洲更具有吸引力，从而成为必争之地。

2011年，美国零售商沃尔玛集团出台了出资165亿兰特（约合24.6亿美元）收购南非零售商麦什马特50%股份的计划。这一收购计划得到南非竞争法庭的批准。[35]


商家越来越看重非洲，国家更是如此。

无论是在美国的战略棋局上，还是在中国、日本等大国的棋局上，非洲尤其几内亚湾非洲产油国的重要性都日益突出。

美国一直在努力找到能够替代中东原油的供应地。因为，中东乃世界最动荡的地区，美国为了确保石油命脉，在波斯湾投入了大量资金。如果美国能够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就可以走出恶性循环，节省大量资金。[36]


因而，非洲成为美国石油战略中至关重要的一步棋。

这注定了非洲将成为大国必争之地。

美国一直把中国当成在非洲最大的对手。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的卡洛琳·巴塞洛缪（Carolyn Bartholomew）指出，中国意图从源头上控制石油等自然资源而不是确保世界市场的供应，中国的这种能源战略威胁到了美国的能源安全。[37]
 其实，哪个国家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能源安全反而是世界的能源安全呢？

在所有大国的非洲战略中，有两种鲜明的风格：一种是通过与非洲政府加强合作，占据制高点，在这一点上，美国明显占劣势；另一种风格就是利用民众对政府腐败等因素的不满，通过民主化的“颜色革命”，后来居上——这正是美国要走的棋。

有研究者认为，美国乃至西方是以自由和民主为基础构建起来的霸权，从维护全球霸权的大战略出发，美国（乃至西方）必须努力把自由民主扩展到全世界。正如尼克松所言，美国只有将其价值观扩展到“自由的最后边疆”，才有资格领导世界。[38]


剔除意识形态的成分，在美国实现大战略的道路上，自由民主的确是最重要的步骤。因为，这样可以有效地、低成本地借助民众的力量，促使一些国家实现政权更迭，从而把其他大国的势力排挤出去，而由自己占据主导地位。

美国的这种战略布局是值得借鉴的。

那么，未来的非洲会如何发展？

结合美国的大战略布局和下面的表格，我们更容易看清楚未来的趋势。

下表为2013年非洲主要国家的清廉指数在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中的排名。[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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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清廉指数得分在50以上的非洲国家屈指可数，绝大部分国家在35分以下，而非洲盛产石油的国家更是在全球倒数，成为腐败重灾区。

2016～2022年的危机冲击，使得非洲国家民众的生活更加痛苦和艰难，原本就动荡的非洲将因此更加动荡。这为美国通过民主路线实现相关国家尤其是产油大国的政权更迭提供了天然契机。

别忘了，“阿拉伯之春”就是起源于北非，进而向中东地区蔓延的。

国外的研究者发现，一国一旦发现石油，形势就很难再保持稳定。八个最大的非海湾地区产油国：安哥拉、阿塞拜疆、哥伦比亚、哈萨克斯坦、墨西哥、尼日利亚、俄罗斯和委内瑞拉，没有一个是稳定的。[40]


非洲同样走不出这个魔咒。事实上，非洲一直是全球最为动荡的地区之一。“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全球恐怖活动指数”显示，非洲的索马里和尼日利亚位居全球恐怖袭击指数最高的前十位国家中。2011年，产油大国尼日利亚发生恐怖活动168起，造成437人死亡、614人受伤，在“全球恐怖主义指数”中排名第7位；索马里则位居第6位。[41]


2013年，在涵盖全球162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和平指数”排名中[42]
 ，多个非洲国家位居倒数之列（见下表），非洲动荡之严重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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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The Institute for Economics＆Peace。

非洲曾经有过惨烈的记忆。1994年4月6日至1994年6月，卢旺达胡图族对图西族及胡图族温和派有组织的种族灭绝大屠杀，共造成100万人死亡，死亡人数占当时全国总人口1/9以上。

但是，这种痛苦的记忆并没有成为过去。非洲之乱，绝非很多生活在和平中的人所能想象。

中非：从2012年12月10日开始，中非共和国的反政府武装联盟“塞雷卡”开始向首都发动大规模攻击，中非军队抵挡不住。2013年3月，“塞雷卡”武装攻占首都。中非动荡导致约4万平民逃往邻国避难。

刚果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为刚果（金）]：2012年11月中旬，刚果（金）政府军同叛军“3月23日运动”激烈交火，并称有4000名卢旺达军人越过边境进入其境内，向叛军提供先进的装备和重武器。

马里：2013年1月，盘踞在马里北方的阿格里叛军突然挥师南下，迅速攻占中部城市康纳，随后向首都推进，马里民选政府眼看就要被叛军推翻，法国和非洲联军应马里政府请求出兵，才重新收回失地。

尼日利亚：2014年4月14日，“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的奇博克镇绑架了300多名女孩，有大约50名女孩逃走。但根据一些统计，仍有近300名下落不明。[43]
 “博科圣地”把这些女生称作奴隶，并威胁要“以真主的名义，在市场上卖掉她们”。[44]
 “博科圣地”大规模杀害无辜平民、绑架女学生的做法，甚至连“基地”组织的领导人都不愿意宽恕，耻于与其为伍。[45]


2002年成立的“博科圣地”是以尼日利亚北部为中心活动的恐怖组织。他们尤其把象征西方文化的学校视为主要袭击对象。自2009年以来的3年期间，尼日利亚由于“博科圣地”的恐怖袭击死亡3600人。[46]


非洲国家普遍存在着种族、部落、宗教和教派矛盾，而政府力量和统治力一般比较弱小，再加上地域广大、自然条件恶劣，为恐怖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条件。[47]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马克·马洛赫-布朗撰文指出，种族屠杀尚未成为历史，还可能卷土重来。[48]


在非洲，饥饿是一个至今都未能解决的问题。包括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等国在内的“非洲之角”地区，长期面临粮食短缺问题的困扰。2011年6月的大面积旱灾引发大饥荒，超过1240万难民苦等救援。非洲脆弱的粮食安全隐患将成为催生非洲未来大动荡的重要因素。[49]


动荡的局面非常容易加剧资本的外逃，从而给非洲带来更严重的伤害。塔纳高端论坛的一份研究报告发现，自1970年以来，非洲的非法资本外流每年以12.1%的速度增长。1970～2008年，非洲至少有1.8万亿美元非法流出。这一数字远多于同一时期内非洲接受的外部援助，几乎是所有外部贷款的5倍。

研究显示，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每年对非洲造成的经济损失为1000亿美元。这些外流的资本主要是被转移到国外的非法所得，比如通过犯罪、腐败、逃税、受贿和走私获得的收入。大量本应该留在非洲大陆的资金非法外流，对非洲经济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它们侵蚀了非洲国家的GDP，削减了外汇储备，降低了税收，并减少了对内投资。[50]


在美国的非洲大战略中，民主化进程是一条非常清晰的主线。可以肯定的是，在2016～2022年和2023～2034年的周期内，非洲都会非常动荡，也可能是民主化浪潮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在强大的民主化浪潮中，大国在非洲的利益将重新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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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大动荡大变革：2023～2034（下）

第一节　动荡之地

在2016～2022年的周期里，中东[1]
 没有单独列出来写，并不是中东不重要，而是中东地区的一些重要焦点国，如叙利亚、伊朗等的相关分析，已经散落在其他章节里。笔者认为，促使叙利亚和伊朗政权向符合美国利益诉求的方向更迭，是美国大战略上必走的棋。而中东产油国主要是在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其变数并不太大。

但在大变革时代，中东绝不能被忽略——它强大的能源地位依然深刻地影响着未来的趋势变化——谁掌握了中东，谁就卡住了世界的脖子。[2]
 中东的地位不可取代。在伊拉克钻一口新油井只需要几十万美元，而在墨西哥湾或北极近海，则需要至少5000万美元。[3]
 中东在石油方面的局势优势，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保持。

那么，美国对中东如何定位呢？

美国的外交政策是“近交远攻”。

冷战后，美国在其后院拉美地区采取了容忍与克制的态度，既包括对近在咫尺的古巴社会主义政权的忍耐，也包括对委内瑞拉等国左翼势力上台的克制，并没有采取武力去改变反美国家或者“民主滞后”国家的意图。此为“近交”。

美国对远方的敌人实行严厉打击的政策，但美国的“远攻”需要一个战略支点，而连接东西方最关键的支点便是中东。[4]


中东的重要意义，不仅仅体现在它的石油储量上，更体现在它是战略性道路上的桥梁、石油输送通道、航线命脉和管道网络上。[5]


在中东，美国以沙特阿拉伯为起点，与各产油国建立起了密切而稳定的关系，实现自己在该地区的利益最大化。最擅长走平衡的美国，也一直扶持阿拉伯的劲敌以色列，让两者互相牵制、制衡，同时都有求于美国，让美国得以坐收渔翁之利。

美国在中东的政策自小布什时代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

此前，美国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支持中东的独裁政府（不仅在中东，在其他地区亦如此），压制民众对民主自由的诉求。但是，美国渐渐发现，这种强压的做法容易使执政者变得腐败，更容易激起仇恨，为恐怖主义的扩张提供肥沃的土壤——事实上，经济增长停滞和政府腐败等因素，始终是伊斯兰极端势力发展的推动力量。

有意思的是，美国有研究者指出，这种情况与石油美元密切相关。石油美元不仅导致经济缺乏多样性，而且通常还排斥言论自由、法治以及民主制度。[6]


美国当然不可能从这一点上反省。但它也越来越清楚，中东这种以权威为基础的稳定是虚幻的、无法维持的。而且，美国政府发现支持独裁政权的做法，也不利于美国对自己所推崇的价值观的传播。美国一直认为，支持发展民主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因为实现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是普适的、不可剥夺的权利。[7]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对其战略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做了重大调整。美国政府认识到，只有帮助中东国家最大程度地实现民主、推动改革，才能够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也才能使相关国家更加稳定和强大；同时，民众自由选择的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美国的利益。

但中东阿拉伯国家没有能够依靠自身力量从内部形成现代化的原动力，而是在不断遭到西方的猛烈冲击之后，才被迫缓缓踏上现代化的征途。[8]


民主之路更是如此。

美国政府极力领导、推动“大中东”战略。所谓“大中东”战略，就是将伊拉克重建为繁荣、民主的国家，将其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榜样；解决伊朗和叙利亚“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促使其走上民主化道路；推动沙特严厉打击境内的极端势力，逐步实行民主改革……

最后将伊拉克问题、伊朗问题、叙利亚问题、阿以和平进程、阿富汗重建、巴勒斯坦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等问题加以统筹、整合，从根本上重塑“大中东”（包括阿拉伯国家联盟22个成员国和阿富汗、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共计26国）的地区格局。然后，以此为核心，进而向中亚、北非、南亚、东南亚扩展，最终使整个伊斯兰世界成为一个民主、发展、稳定的“稳定弧”。[9]


美国把推动中东的民主化进程，看作是确保美国国内安全和维护其海外利益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美国坚信，自由观念会鼓励男女青年努力工作和不断进取，自由和生命的号召力一定能够压倒仇恨和死亡的煽动性。[10]


而且，美国政府坚信，那种认为自由不可能在中东土壤中生长，或者穆斯林没有追求自由愿望的观点纯属谬论。[11]


地缘政治学家菲利普·赛比耶-洛佩兹指出，美国在中东所奉行的战略，就是“以民主的名义来削弱其他国家的主权和独立”。[12]


美国主导的民主化进程，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把相关国家的民众与政府变成了一个整体（政府为民选，其利益诉求趋于一致），与美国所宣扬的价值观和美国利益最大化的战略对接得更为完美。

这种做法对美国来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把其他国家的影响驱逐出去——美国在非洲就通过支持民众推翻独裁政权的做法，把其他国家苦心经营的势力驱逐出去。对美国来说，它既实现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又成了民主、正义的化身，受到相关国家民众的欢迎，这有利于美国形象的重塑，使美国的利益变得更加根深蒂固。

这正是中东“颜色革命”背后的深层次背景。

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容易看懂大国的战略转换和全球的趋势演变。

由于美国能源独立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使得全球能源地缘政治更趋复杂和多变。美国不会放弃在中东的石油利益，但在推进中东民主进程时将不再受石油问题的牵制而更加强硬和激进，国际能源市场将因此变得更加不稳定。[13]


然而，即使中东不断走向民主化，依然会是世界上最为动荡的地区。[14]


为了更好地看清中东局势，我们需要对一些背景做一些交代。

伊斯兰教主要有两大派别：逊尼派和什叶派，都起源于穆罕默德逝世后的50年里。逊尼派是多数派；什叶派属于少数派，占穆斯林人口的1/10，主要集中在伊朗和伊拉克（除此，巴林的什叶派穆斯林占其总人口的70%以上，只是巴林人口少，只有130万）。[15]


“9·11”事件后，一些人（尤其不少美国人）对伊斯兰世界存在一些误解。盖洛普在2006年做了一项民意调查显示，44%的美国人认为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过于极端，22%的美国人坦率地表示他们不愿意与穆斯林做邻居。[16]


其实，与其他传统宗教一样，伊斯兰教义也传播爱、善与宽容等。举个例子，穆罕默德曾晓谕人们：对一个动物之善行同样可贵，对一个动物之暴行与对人之暴行有同样的罪孽。穆罕默德听说有人从鸟巢中抓了几只雏鸟，而母鸟在空中盘旋哀啼，便问：“是谁抓了幼鸟而使母鸟伤心？”随即命令立即将幼鸟放回原处。[17]


有研究者指出，正是伊斯兰教，把许多野蛮的部落改造成了一个文明的民族。[18]


但是，《古兰经》也规定“在捍卫信仰时可使用暴力，并教导说，参加斗争者比不参加斗争者更有可能被接纳进乐园”。[19]


这正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产生的宗教原因。所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经常是指恪守成说、渴望回到过去的人，而且常常被等同于极端主义、狂热主义、恐怖主义和反美主义。[20]


所有穆斯林都接受《古兰经》，但伊斯兰世界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者，对伊斯兰教作为社会生活、政治和个人道德根本原则有着强烈的、好战的信念，他们希望确立宗教对政治的优先地位。[21]


有学者认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强调原教旨主义，具有强烈的反西方色彩并积极诉诸恐怖主义行动。[22]
 但也有美国学者认为，由于美国错误的中东政策埋下的种子，激起了伊斯兰“圣战”。[23]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肯定的：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者与伊斯兰教并不能相提并论。

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这一点呢？

因为这恰恰反映出美国推动的中东民主化进程的难题。

其一，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可能在民主化运动中掌握权力。

由于相关国家存在贫富差距大、腐败严重、失业率高、通货膨胀严重等问题，很容易被极端伊斯兰势力利用，踏上权力的舞台。

2006年1月25日，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举击败主要竞争对手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夺得132个立法委员席位中的74席，一度让美国非常震惊。[24]


因为，2000年9月底巴以大规模流血冲突爆发后，“哈马斯”制造了一系列针对以色列的自杀式爆炸事件，美国和欧盟先后宣布哈马斯为“恐怖组织”，并冻结其财产。[25]


但是，客观地说，即使是像“哈马斯”这样的激进组织，为了奠定权力基础，也不断努力改善民生，并对自己激进的主张进行调整，这也正是其能够在选举中获胜的重要原因。

其二，民主浪潮的短期失控。

但凡腐败比较严重、经济状况比较差的国家，动荡的条件就非常充分。

下表为2013年中东地区主要国家的清廉指数在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中的排名。[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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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从表中可以看出，中东地区除了阿联酋、卡塔尔、以色列等为数极少的国家，大部分国家的腐败问题都比较严重。如果与发生“阿拉伯之春”的国家进行对比，就会发现，恰是在那些腐败严重的国家，爆发了大动荡。

2010年12月，突尼斯首先爆发抗议浪潮，拉开“阿拉伯之春”的序幕。随后，民众的反政府浪潮，如潮水般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波及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阿尔及利亚、约旦、沙特、阿曼、巴林、摩洛哥、科威特、黎巴嫩、卡塔尔等其他阿拉伯国家乃至部分非阿拉伯国家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实现了政权更迭。

美国要推行的民主化是在自己控制范围内的民主化，意在扶持亲美政权，但“阿拉伯之春”却让亲美阵营感到岌岌可危，有种被抛弃感，美国在中东精心构筑的战略体系也无法阻挡巨变的潮流。[27]


“阿拉伯之春”让中东的政治版图发生巨大变化，伊斯兰组织以合法身份登台亮相，积极参与政治权力的角逐，并占据了优势。具有代表性的是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和萨拉菲派。相反，世俗集团的力量在政治上处于劣势。

但是，这种民主化重塑的政治格局，并非促使伊斯兰世界的权力走向激进。恰恰相反，即使那些被认为激进的政党，为了赢得选举，政治立场也趋于温和，选举上台后追求的也是政治利益，并非谋求宗教利益最大化和宗教治国。[28]


所以，民主浪潮带来的只是短期冲击。对美国来说，虽然民主浪潮在短期内冲击了美国的亲美阵营，但鉴于美国的影响力，没有任何政党在上台后走到美国的对立面——这正是美国摧毁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带给它的“政治遗产”。

“阿拉伯之春”给美国带来的教训，就是更缜密更系统地帮助亲美的阵营，运用民主的技巧赢得选民的支持，以在未来的民主化进程中牢牢掌控权力。

必须指出的是，动荡带来的未必就是民主，更大的可能是权力的重新布局。诚如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所言：推翻暴君有时确实能带来自由，但有时候，它只能带来新形式的暴政。示威并不能有效地终结腐败，终结腐败必须依靠体制改革，这将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29]


但动荡毕竟推动相关国家积极改善民生，加大民生投入，以巩固政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阿拉伯之春”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执政者对民生领域的重视。

其三，伊朗等国的介入。

借助“阿拉伯之春”浑水摸鱼的势力令美国最为警觉。

巴林动荡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民生，而是教派矛盾。巴林的王室及统治阶层是逊尼派穆斯林，而巴林人口中70%的是什叶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占据主导地位的伊朗，更希望什叶派的势力扩张。而且，巴林历史上曾经长期被伊朗占领，伊朗一直视巴林为伊朗天然的力量范围。所以，在巴林动荡过程中，伊朗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美国而言，巴林是极其重要的。巴林是美国在海湾重要的驻军之地，美国的第五舰队就驻扎在巴林的贾法勒，负责指挥美军在波斯湾、红海、阿拉伯海以及非洲东海岸的海军力量，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战略意义显而易见。在所有海湾国家中，美国与之签订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就是巴林。

因此，在“阿拉伯之春”中，为了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美国采取了双重标准：对反美政权卡扎菲采取借势推翻的政策；对伊朗的反政府示威积极支持；对有战略利益的盟友如巴林等则加以保护。尤其对巴林，美国采取了极端的宽容，即使在巴林严厉镇压示威者的情况下，依然对其百般袒护，并默许沙特等国出兵巴林武力平叛，因为巴林对美国实在太重要了。[30]


因此，如果美国需要下一场“阿拉伯之春”，进一步巩固它在中东的影响力，就必须铲除伊朗这个重大隐患。只有这样，它的战略棋局才能避免节外生枝。


第二节　危险的对立

中东不仅是过去、现在最为动荡的地区之一，也将是未来世界最为动荡的地区。如果说拉美等地区的动荡主要在一国内部的话，中东的动荡则存在于国与国之间、宗教派别之间、种族之间，其复杂程度远非其他地区所能相比。

导致中东动荡的第一大因素是国家矛盾（也包含有宗教冲突成分）。

国家利益等于国家的生存，国家利益是世界政治的核心。[31]


以色列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是众所周知的。

早在3000多年前，犹太民族就在巴勒斯坦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现在的以色列国是1948年5月14日正式建立的。

根据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巴勒斯坦未来治理问题的决议》（181号决议），巴勒斯坦被分成一个“犹太国家”（面积1.45万平方公里，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5%）、一个“阿拉伯国家”（面积1.16万平方公里，占44%）和耶路撒冷共管区。

但是，以色列首任总理本·古里安提出建立“一个不断扩大的国家”，思想根源是《圣经·约书亚记》中耶和华对约书亚说的一段话：“凡你们走过的地方，我都要赐给你们。”以色列当权者将其发挥成“以色列士兵脚下的土地都是以色列的疆土”。而伊斯兰激进组织如“哈马斯”也认为，真主赐予的土地不容谈判，只有进行“圣战”才能“解救巴勒斯坦人民”。[32]


第一次阿以战争改变了联合国决议所规定的边界。决议中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未能建立起来，其土地被约旦、埃及和以色列三国瓜分。

在1967年6月的第三次阿以战争中，以色列除了夺取原巴勒斯坦境内的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外，又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使其控制的地域一下子膨胀了4倍多，总面积达到了8.7万平方公里。迄今为止，以色列的实际控制区域为巴勒斯坦全境和戈兰高地，总面积为2.78万平方公里。[33]


五次中东战争，使得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深仇血恨越积越多，这一直是影响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因素。

以色列地处亚、非、欧三大洲交会之处的中东地区的中心，虎视着连通地中海与印度洋的苏伊士运河，靠近生产石油的阿拉伯半岛，地缘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而整个中东地区又是全球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这必然吸引大国的关注。从英国到美国、苏联，无不高度重视这一地区。美国更是通过支持以色列，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制造一种矛盾中的平衡，左右逢源，渔翁得利。

联合国在这一地区发挥不了任何作用。有一个著名的段子很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小国与小国之间的矛盾，联合国一调节，矛盾没有了；小国与大国之间有矛盾，联合国一调节，小国没有了；大国与大国之间有矛盾，联合国一调节，联合国没有了。

美国向以色列保证“联合国的代表没有任何权威”，美国是唯一能够在中东地区发挥积极调节作用的国家。事实也是如此。美国一直是中东和谈的发起者、组织者和主要调解者。中东和谈所取得的成果都与美国有联系，阿以间历次重大协议的签署都是由美国主持和参与的。卡特总统促使埃及与以色列实现了和平，里根总统促成黎巴嫩战争的结束，克林顿促成了巴自治协议、约以合约的签订。小布什执政期间，巴以和谈停滞，直到伊拉克战争结束后，才开始力促巴以会谈。2009年9月，奥巴马促成了美、以、巴三方首脑在纽约的会谈，中东和平进程重新启动。[34]


但是，以色列与伊斯兰世界的对立并没有消除，这种对立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有可能成为引爆冲突的导火索。

而且，大国之间的对立，将使得相关冲突恶化成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2014年3月，在美国与俄罗斯由于克里米亚问题撕破脸以后，俄罗斯外交政策专家费奥多尔·卢科亚诺夫（Fyodor Lukyanov）表示，他预计俄罗斯与伊朗的关系会因此变得更加紧密，俄罗斯可能会增加对叙利亚的武器供给，因为“俄罗斯没有任何理由去帮美国减轻它在中东的麻烦”。研究者最担心的是，俄罗斯可能启动新的武器销售，尤其是恢复2010年在美国压力下被迫作废的远程S-300防空导弹系统交易。

俄罗斯还可能会破坏促使伊朗政府决定谈判的制裁机制，允许银行重启与德黑兰的交易，或者恢复以前在美国反对下没有完成的贸易协定。坊间还有传闻称伊朗和俄罗斯将签订易货贸易协定，允许伊朗将石油卖给俄罗斯，以换取物资和设备。[35]


伊朗当然会有自己的战略考虑。其一，它曾经多次被俄罗斯当“投名状”，很难对俄罗斯恢复信任。其二，西方如果制裁俄罗斯，伊朗的原油、天然气对俄罗斯就具有了替代性，伊朗将成为制裁俄罗斯的最大受益者，并能借机改善与西方的关系。

但伊朗也理所当然地渴望获取远程S-300防空导弹系统，一旦它得到这类武器，军事力量就会大大增强，将改变中东现有的平衡。当然，美国为了重新建立起新的平衡，也会向以色列、沙特提供相应的武器。

美国官员相信，解除伊朗对于中东地区威胁的唯一办法，就是在终止其核项目的同时，促成伊朗政权的更迭，这两个目标是相互关联的。[36]
 美国人想通过谈判，促使伊朗放弃核项目，而后，再通过支持伊朗反对派的做法，达到改变伊朗政权的目的。

但是，与伊朗的任何修好，都会激起中东盟国的强烈不满。

事实上，以色列对美国的不满已经非常强烈。2013年末，美国与伊朗的核谈判激起以色列的不安和愤怒。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媒体上，猛烈攻击奥巴马政府可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并呼吁美国公众反对任何协议。内塔尼亚胡的心腹、以色列国家安全前顾问雅科夫·亚米德洛尔明确表示，如果必要的话，内塔尼亚胡将采取单边军事打击。亚米德洛尔说：“（如果打击伊朗）我们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允许，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以色列必须捍卫自己，就会这么做。”[37]


内塔尼亚胡也表示，就算签订了协议，以色列还是会打击伊朗的核设施。而奥巴马政府则认为，以色列的打击会撕裂对伊朗施加压力的全球联盟。[38]


美以之间的裂痕已经显现。

以色列官员认为，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正在“弱化”，“以色列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需要摆脱“单向”的外交政策，转而与一系列不同的国家修好关系。共同的敌人伊朗，促使以色列与沙特及其他海湾国家走得更近。同时，以色列重新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联系。[39]


这种微妙的变化，体现出中东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复杂性。

中东这种原本就很复杂的对立关系，由于大国利益的介入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而未来的大危机将把这一切矛盾都裸露出来，演变成大灾难、大悲剧。

导致中东动荡的第二大因素是宗教矛盾（也包含着国与国之间的冲突）。

中东地区的人们主要信仰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但是，在这一地区，不同宗教之间矛盾远不及同一宗教内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尖锐。比如，伊斯兰教逊尼派与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矛盾。

中东地区的大部分国家是以逊尼派为主体，只有伊朗、伊拉克和巴林（执政者为逊尼派）是什叶派穆斯林人数占多数的国家。其中，伊拉克是什叶派的发源地。历史上，逊尼派和什叶派曾经发生过三次大规模战争。[40]


伊朗的前身是历史上曾称霸中东的波斯帝国，直到1935年3月才改国名为伊朗。伊朗认为，无论从历史、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来看，它都有成为地区强国的资本。

巧的是，沙特的想法和伊朗是一模一样的。

沙特是逊尼派穆斯林掌权的国家，对于伊朗向外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做法记忆犹新，视伊朗为其成为地区大国的最大障碍和威胁。因此，沙特力主对伊朗支持的叙利亚动武，并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摧毁伊朗什叶派穆斯林掌控的政权。

沙特一直视伊朗为宿敌，水火不容。而且，双方都不可能妥协。按照韦伯的理论，一旦妥协，就可能威胁到一国的权力基础，导致其既定统治秩序的稳定性和有效性遭到破坏，宗教在中东就是合法性统治的基础。[41]


沙特认为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在屠杀占本国人口多数的逊尼派民众。[42]
 因此，在叙利亚内战中，沙特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和资金支持，一些沙特人前往叙利亚，目的是推翻巴沙尔政权和他的庇护者伊朗。因为，沙特人担心，一旦什叶派穆斯林控制了叙利亚，就会对沙特构成威胁，而去叙利亚参战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43]


问题在于，伊朗是从完全相反的一面来看的。

透过这种思维，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沙特与伊朗、叙利亚之间的矛盾之深。

介入叙利亚战争的不仅是沙特。伊朗和沙特都大肆武装和招募人员参与到叙利亚内战之中，两国的高级官员将这描述为一场生死攸关的斗争。来自埃及、利比亚、突尼斯、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国家的逊尼派穆斯林加入了反对派的武装，而来自巴林、黎巴嫩、也门，甚至是非洲的什叶派都和亲叙利亚政府的民兵组织一起战斗，他们担心若巴沙尔被推翻，进而导致其他各地的什叶派教友也陷入危险。由于伊朗和沙特分别代表着伊斯兰世界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两国的任何妥协都可能被视为“异端邪说”。[44]


这正是叙利亚内战的复杂性，它实际上演变成了逊尼派与什叶派两大宗教势力决战的舞台。

这种复杂性与美国也有直接关系。

2003年，美国推翻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由于伊拉克与伊朗同为什叶派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这两个国家反倒越走越近。伊朗的另一个死对头塔利班政权也是被美国推翻的。这使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构成了以伊朗为核心的什叶派弧形地带，成为对美国与以色列具有巨大威胁的力量。[45]


什叶派的壮大，已经让逊尼派的领袖沙特心存不满。当美国在2013年与叙利亚、伊朗达成暂时的妥协时，更是让沙特既愤怒，又担忧。

“阿拉伯之春”改变了中东地区的平衡，特别是在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沙特和美国两国共同的亲密盟友——被赶下台之后。同时，随着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宗派冲突日趋激烈，沙特理所当然地坚决站在逊尼派一边，而美国的态度越来越倾向于中立。沙特人非常担心美国同伊朗达成和解，甚至把伊朗当作美国在中东的主要盟友。毕竟，在伊朗国王巴列维执政时期，伊朗就曾是美国在中东的亲密盟友。奥巴马政府近期对叙利亚和伊朗的外交政策，让沙特有种摆脱不了的被抛弃的担忧。[46]


但是，中东地区的历史和地缘政治现实决定着，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活动起初就集中在沙特身上，这种情况至今也不可能改变。即使面临的危险再大，美国长期以来所坚守的海湾政策的前提，即保护石油也不可能被放弃。[47]


当然，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它也想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实施一项更智慧的战略，用美国牵制自己在该地区的最大对手沙特”。[48]
 另外，美国与俄罗斯由于克里米亚问题进入经济战状态，美国要想重创俄罗斯经济，需要用伊朗的能源来替代俄罗斯。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暂时与叙利亚、伊朗达成妥协，主要在于其“战略新移”，不想因为中东问题被绊住。东亚和南亚的人口数超过世界总人口的一半，这两个区域位于全球经济的中心，美国在将政治和战略实力转向中国、印度和它们的邻国。而中东地区的人口（加上伊朗和土耳其）也只有中国一国人口的1/3。[49]


而且，孤立伊朗存在许多现实难题，中国、俄罗斯、印度和日本在伊朗问题上的利益都跟美国不同。[50]


美国需要变通。

美国毕竟是一个善于利用对立双方的矛盾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国家。

在美俄关系因乌克兰事件恶化以后，俄罗斯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美国需要缓和与伊朗的关系。暂时缓解对伊朗的制裁，可以更好地对俄罗斯打石油战，即用伊朗的原油出口压低国际油价。这既伤害了俄罗斯，也让伊朗占不了多少便宜——油价下跌当然会减少伊朗的石油销售利润。

但是，如果美国与伊朗和解，就很难得到沙特的配合。以前，包括沙特、科威特在内的海湾地区国家，之所以愿意压低油价，是为了让经济增长和石油需求保持强劲。更重要的是，它们不想看到伊朗富起来，更不想让美元落入恐怖分子手中。[51]


美国有破解之招。


第三节　一箭多雕

在美国的大棋局上，其保持着沙特与伊朗、叙利亚的矛盾，也可以促使沙特出于安全考虑，花费更多的资金购买美国的军火，促进美国军工业的发展。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东就成为世界首要武器进口地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实际上是为美国以武器销售为基础的美元循环创造了条件。[52]


下图（见第516页）为1988～2012年沙特阿拉伯GDP和军费开支占GDP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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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orld Bank。

沙特阿拉伯每年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即使在最低的年份也在7%以上，况且沙特的GDP一直在快速增长。军费开支连续这么多年保持如此之高的水平，即使在全球范围内来看，也是极其罕见的。

沙特的不安全感越强，军费支出就越大。2013年，美国与伊朗、叙利亚关系的暂时缓和，让沙特如芒在背，坐卧不安。

2014年4月，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13年，沙特的军费开支增加了14%，占GDP的比例达到惊人的9.3%，沙特的军费支出总额跃升到全球第四位，使得英国自“二战”以来第一次被“挤出”全球前五名之列。[53]


相比之下，2013年中国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仅为1.3%（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是2%），并常年处于1.5%之内，远低于2.5%的世界平均水平。[54]
 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在2012年也才4.2%，都远远低于沙特。

第517页图为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对2013年全球军费开支最大的14个国家，其军费开支占GDP比例的排名。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军火即使沙特不购买，到对中东的相关敌对国动武的时候美国也得自己出。提前让沙特买下来做同样的事情，达到同样的战略目标，何乐而不为？

宗教矛盾将始终成为影响中东和平的重要因素，而且这种矛盾是无法调节的。这也意味着，矛盾在周而复始中循环。以埃及为例，2011年2月，穆巴拉克被穆斯林兄弟会等反对势力赶下台。2012年6月，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穆罕默德·穆尔西当选为埃及第五任总统。2013年7月3日，穆尔西在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爆发后被埃及军方废黜。

穆巴拉克的亲信托哈米将军重返政治舞台，他反对任何让穆斯林兄弟会参与民主进程的提议，认为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是恐怖分子，必须被排除在外并受到镇压。2013年8月中旬，军方占了上风：军警对伊斯兰主义者的抗议营地进行清场，打死近1000名示威者，成为埃及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悲剧。伊斯兰主义者（其中一些人持有武器）的反扑也造成40余名军警被杀。[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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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13年9月6日，埃及政府决定解散穆斯林兄弟会。2014年3月，埃及一所法院的法官们宣判529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死刑，因为他们被指控谋杀了一名警官，法官们经过两次开庭审理，便给所有人定了罪。这是现代埃及历史上最严厉的集体判决，标志着埃及法官对军队接管政权的热情支持达到一个新的高度。[56]


2014年4月28日，埃及明亚省省会明亚市（Minya）的一个法院将穆斯林兄弟会的最高精神领袖以及其他680多人（这些人被指控在2013年夏季杀死一名警察）判处死刑。同时，法官对3月的大规模死刑判决做了定案，确认了其中37名被告的死刑判决，将492人改判为终生监禁。[57]


而美国对埃及的政策则是跟着权势走，这成为导致埃及混乱的外因。奥巴马政府曾经短暂地支持过穆巴拉克，然后转而支持罢黜他，再努力与穆斯林兄弟会及其民选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建立关系，接着又支持了导致穆尔西下台的军事政变——按照克里的说法，埃及军方是在“恢复民主”。[58]


这是因为，对美国来说，与埃及军方维持友好关系比看着埃及建立起一个激进的、敌视美国的政府更有利。而且，数十年来，埃及人在很多方面为美国军队提供了帮助，比如，允许美国空军飞越埃及领空。鉴于该地区的很多国家都不允许美军飞越其领空（尤其是在执行战斗任务时），埃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59]


最支持埃及军方重返政治舞台的要数沙特了。沙特与穆斯林兄弟会是死对头。2013年7月3日，埃及军方接管政权后，沙特在一周内就宣布了一笔价值120亿美元的一揽子救援计划。如此大手笔，令美国15亿美元和欧盟1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及经济拨款相形见绌。[60]


中东地区的局势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

再以伊拉克为例。萨达姆统治时期，占伊拉克总人口20%左右的逊尼派是掌权者。萨达姆曾经残杀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民众，并使用化学武器杀害北部的库尔德人。[61]


于是，美国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意在杀鸡儆猴，巩固自己的中东老大地位。可惜，杀鸡儆猴的结果是，冤死的鸡都领会了这样做的意思，而活着的猴却没有搞明白。

于是，伊拉克继续乱。

萨达姆政权被摧毁后，什叶派掌权，逊尼派被边缘化，虽然他们在政府、议会都有代表，但都不掌握实权。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矛盾再度激化。2013年4月，伊拉克举行美军撤离后的首次省级议会选举，但由于恐怖活动和暴力袭击事件频发，1/3的省份不得不取消了投票。伊拉克教派冲突的升级，使得局势几近失控。[62]


一个支持“基地”组织的团体甚至控制了伊拉克的费卢杰。伊拉克内乱，使得伊朗、叙利亚、土耳其和沙特都无法漠然置之，伊拉克乱局会闹得“四邻不安”。[63]


2014年5月底，伊拉克形势急剧恶化。6月初，来自叙利亚的逊尼派武装分子越过边境，占领了伊拉克北部的该国第二大城市摩苏尔。而在逊尼派占多数的伊拉克尼尼微省，武装分子已经巩固了对那里的控制，并向巴格达挺进。

在攻击面前，伊拉克军队溃不成军，士兵们放下武器，换上平民装束逃跑。武装分子释放了数千名囚犯，控制了军事基地、警察局、银行和省政府总部，并在公共建筑物上升起了圣战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lamicu State of Iraq and Syria, ISIS）的黑色旗帜。

事实上，自从美军2011年底撤离之后，伊拉克就逐渐分崩离析。美国从伊拉克将部队撤离时，甚至连象征性的驻军都没有留下。[64]


伊拉克的马利基政府多次请求美国对武装组织在巴格达以北和以西地区的集结地实施空中打击，但是都被白宫断然拒绝。美国的表态是：奥巴马政府一直坚决反对让美国牵扯进伊拉克或其邻国叙利亚的宗派斗争之中。[65]


美国在等什么？

笔者在《时寒冰说：经济大棋局，我们怎么办》的第6章专门做过分析，原文如下：

从信仰构成上来看：无论在伊朗还是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都是主体，所以，伊拉克新政权尽管是美国扶持的，但与伊朗政府始终眉来眼去。美国政府对伊拉克新政府的亲伊朗倾向，一直非常担忧。

逊尼派穆斯林即萨达姆生前所在的派别，曾经是伊拉克政权的主导者，在萨达姆被推翻后，他们成为最主要的反美势力。

如果美军直接打击伊朗，其背后并不平静。一旦美军撤出，伊拉克压抑着的内讧的火苗就会燃烧起来，在互相消耗之下，他们可能更怀念美军在的时候，最起码，美军在的时候生活还能正常地过。当美军重新出现，所能遭遇的从背后打来的子弹可能变得少一点。

也就是说，如果伊拉克内乱，各派互相消耗，反而有利于化解对美国人的仇恨，更有利于以色列、美国将来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

无论是从信仰构成还是从人口构成上来看，让伊拉克现有势力发生内讧，互相消耗，对美国下一步打击伊朗都是有利的。

如果中东地区局势恶化，会引发这些富裕的产油大国的资金流向美国——如果流向实体经济，给美国带去发展亟需的资金；如果流向虚拟经济，则很容易被华尔街的精英们通过复杂的金融衍生品给“没收”。

对美军而言，撤离了还可以再来。环伊拉克周围还有很多美军的军事基地，重回伊拉克并不难。美军再来，不过是半推半就的事情。对美国而言，未来应饱受内乱、暴力袭击之苦的伊拉克新政府之邀“王者归来”，面对的仇恨要小得多——这自然也有利于未来对伊朗的打击。[66]


美国当初摧毁伊拉克萨达姆领导的逊尼派主导的政权，意外地让伊朗成为受益者，因为伊拉克什叶派主导的新政府与什叶派为主体的伊朗走得更近。如果当时美国再下一城，直接攻打伊朗，伊拉克的什叶派政权势必掣肘，甚至有在美军背后放冷枪的可能性。

2006年，什叶派中的强硬派代表人物马利基担任伊拉克政府总理以后，极力排挤逊尼派势力，使伊拉克新政府失去了平衡各方力量以求政治稳定的能力。而且，马利基上任不久就急切而明确地催促美军撤离——美国当时的那种被“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痛感和失落感是何等凄凉，并不难想象。

这正是美国及时调整战略、推迟攻打伊朗的重要原因。

美国在重新检讨并修正自己的战略失误。

笔者在本书的上部“现实篇”中做过分析，在美国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历史上，它最擅长的是“离岸平衡手”战略，美国喜欢通过寻求一种微妙平衡从中牟取利益最大化。而当美国迅速摧毁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这种平衡被打破，反而让伊朗成为直接受益者。

长期以来，伊朗与沙特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抗衡主要表现为波斯民族与阿拉伯民族的矛盾，叙利亚与沙特等国家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复兴党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矛盾，但从教派关系的角度看，伊朗、叙利亚和沙特又都存在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矛盾。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后，叙利亚和伊朗安全环境恶化。依照美国人的构想，在叙利亚政权垮台后，下一个战略目标无疑是解决伊朗核问题，颠覆伊朗政权。伊朗和叙利亚同盟关系（两国同为什叶派掌权）因此得到加强，双方于2004年签署了战略合作协定。[67]
 伊朗一直努力打造涵盖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的“什叶派新月地带”。

现在，美国重新回到“离岸平衡手”战略上来，不动声色地坐山观虎斗，看着什叶派与逊尼派武装力量在激烈交火中互相消耗。美国在用时间来修正以前的失误，而不是犯下新的错误——假如美国直接帮助伊拉克什叶派主导的政权迅速打垮逊尼派武装，势必给伊朗继续对伊拉克施加影响创造条件。美国最擅长的是让敌对的双方互相制衡和牵制，自己坐收渔利，而不是为别人做嫁衣。既然如此，那就让他们互相消耗吧，在消耗中衰落，而衰落的中东比强大的中东更需要美国！

逊尼派武装的进攻，给美国重组伊拉克现政权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美国势必会借机削弱亲伊朗的什叶派力量，而加大逊尼派在伊拉克新政府中的力量；同时，更好地利用库尔德人的力量，让逊尼派、库尔德人与什叶派形成互相牵制、互相制衡的三足鼎立之势，使伊拉克新政权更容易被美国控制，而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什叶派一派独大，亲伊朗而远美国。

而且，什叶派政府和逊尼派武装在战火中延续仇恨，能为美军长久驻留伊拉克创造最好的条件。这正是美国在伊拉克战火燃烧起来的时候，迟迟不愿应马利基政府之邀出兵的根本原因。

2014年6月11日，逊尼派武装分子将其控制范围扩大到了伊拉克北部及西部的部分地区，占据了提克里特，夺取了炼油重镇拜伊吉的设施，并一路向巴格达挺进。驻守在摩苏尔、提克里特及其他北部城市的伊拉克军队一触即败，人们开始怀疑这是一个阴谋——伊拉克政府军士兵故意投降，和平地向武装分子交出武器和制服。[68]
 别忘了，伊拉克政府军正是美国一手训练、培养出来的，怎么会弱到如此匪夷所思的地步？

随着逊尼派武装力量的稳步推进，伊朗和叙利亚必然对伊拉克什叶派领导的政府军给予支持，而沙特等国也必然对伊拉克的逊尼派力量给予支持。这样，伊拉克内战就会把越来越多的国家牵涉进来。甚至连土耳其也被卷入伊拉克危机。一方面，土耳其通过施加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已经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地区政府建立了关系；另一方面，土耳其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崛起让土耳其如坐针毡。[69]


伊拉克与乌克兰相比，其特殊性在于，它不仅自己是产油大国，而且距离另外的产油大国也非常近，这种动荡的持续更容易对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构成伤害。如果突破美国自己所标榜的“战略东移”之假象，而站在“战略新移”的角度来看，就非常容易理解。

无论是深陷困境的伊拉克政府还是伊拉克民众，也许都为当初要求美军撤离而后悔不已——这正是美国需要的效果。美军重回伊拉克的时机正在快速成熟起来。

而且，逊尼派武装力量的进攻使得其他许多国家在伊拉克的投资被摧毁，美军重返伊拉克以后，这些将重新成为美国的机会。

我们知道，美国针对伊拉克发动两场战争以后，反而让中国成了冲突的最大赢家——这一点颇让美国人耿耿于怀。中石油集团成为伊拉克石油业最大的外国投资者。2012年，伊拉克超过伊朗，成为欧佩克中的第二大原油生产国。中国不断增加从伊拉克的原油进口，使伊拉克成为中国第五大原油进口国。中国在伊拉克的利益不仅限于石油产业，在伊拉克工作的中国人约1.5万。一旦伊拉克内战扩大，中国就要被迫考虑组织大规模的撤离行动。2011年利比亚内战爆发时，中国就安排了3.5万名中国公民撤离。[70]


正由于中国在伊拉克的投资巨大，伊拉克内战让中国左右为难。中国现在每天从伊拉克进口约150万桶石油（伊拉克原油产量的一半出口到中国）。伊拉克内战双方，都有产油大国支持。因此，美国有人撰文提出，鉴于中国在伊拉克的利益“比美国多”，美国应该让中国派出自己的海军进入伊拉克险境。这一观点遭到中国媒体的批驳。[71]


中国在伊拉克所面临的困境，美国当然心知肚明。这也是它在伊拉克内战如火如荼的时候，并不急于出兵的深层次原因。

美国要留足借刀杀人的时间，以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一如它在利比亚、苏丹等国动荡时所做的——2011年，中国在利比亚的200亿美元投资“打了水漂”。[72]
 动荡时，中国的企业被抢劫，中国的工人被驱赶，甚至中国的投资项目最终也易主……

在伊拉克投资的不仅有中国公司，还有很多西方国家的公司。面对伊拉克的动荡，西方石油公司纷纷撤离员工。英国石油公司表示，已将非必要人员从其运营的伊拉克鲁迈拉（Rumaila）大油田撤离，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已制订计划，假如形势恶化就撤离驻伊拉克员工。其他石油巨擘也制订了类似的应急计划。值得一提的是，撤离最快的居然是美国公司，埃克森美孚已将其员工从伊拉克南部的一个油田撤离，而该油田远离“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叛军占领区。[73]
 显然，它在规避风险方面做了更长远的打算。

有一点是肯定的，当其他国家在伊拉克的巨额投资被战火摧毁时，美国将重新找回属于它的机会。下一步，当饱受动荡之苦的伊拉克人含着无比真挚的眼泪邀请美军重塑伊拉克的和平与安宁时，美国将能顺利实现在伊拉克长久驻军的梦想，并为自己在伊拉克的石油等领域争取来更丰厚的利益。美国下一步如果要打击叙利亚或伊朗，也将变得更为便利，而且，伊拉克强大的石油生产能力将帮助美国更挥洒自如地打石油战。

如果说，美军两次针对伊拉克的战争并没有达到最终战略目的的话，那么这次伊拉克的内战将“弥补”一切。当美军重新回来，他们将得到此前失去的一切和想得到而未能如愿的一切。真正应该担忧的是那些原油需求对中东依赖度较高的国家，中东地区持续的动荡将使他们的石油安全受到更严重的威胁。

不仅伊拉克，利比亚也是一团糟，各武装派别持续不断地冲突。[74]
 派系斗争、武装割据、暴力犯罪令新生的利比亚政府寸步难行，中央政府如同空置。[75]


2013年10月，约有100名民兵组织成员甚至闯入利比亚总理阿里·扎伊丹（Ali Zeidan）下榻的酒店，把他绑架走。利比亚的混乱状况可想而知。原因在于，利比亚此前的安全体系是为了保护卡扎菲而设置，利比亚并没有国家的军队或警察。[76]


值得一提的是，宗教矛盾有时候比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更深。沙特与伊朗虽然都信仰伊斯兰教，但由于派别完全对立，其矛盾更为尖锐。沙特为了对付伊朗，甚至宁愿和以色列联手。

除了上述因素，恐怖主义势力的迅速扩张也成为中东地区的大隐患。

2013年，阿拉伯世界面临的严重挑战之一就是恐怖主义的回潮与扩散。随着一批阿拉伯强人政权的垮台，一度被赶出西亚和北非的“基地”组织重新得到喘息之机，利用动荡、战乱卷土重来。叙利亚成为“基地”组织的乐土，数万名“基地”分子及其外围的所谓“圣战者”，成为在叙利亚杀人放火、恣意作恶的主力，迫使美国不得不调整了对叙利亚的政策。

“基地”分子不仅在叙利亚滥杀无辜，试图建立所谓的哈里发国家，而且利用伊拉克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矛盾，重新进入伊拉克，攻城略地，把叙利亚和伊拉克两片恐怖主义战场打通。

埃及由于局势失控，军方受《埃以和平条约》的限制无法进入西奈半岛，这里就成为“基地”外围势力的新战场，他们不断在开罗等城市制造血腥袭击，甚至多次越境袭击以色列。利比亚内战结束后，由于部落割据，恐怖组织重新复活、扩散，把利比亚变成了伤亡人数在阿拉伯世界仅次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恐怖主义屠场。此外，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的恐怖主义也呈抬头之势。而且，“基地”组织2013年成功地在也门、伊拉克、利比亚和巴基斯坦等9个国家策划实施大规模越狱事件，导致数千名该组织或外国恐怖分子出逃归队，威胁着阿拉伯地区的稳定。[77]


鉴于引发中东大动荡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其他地区，使得动荡更容易蔓延、升级和延续。中东是众所周知的全球能源的最重要供应地，中东动荡的持续将对全球能源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这也正是美国加速开展页岩革命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美国的大棋局中，永远都是攻守兼备。有国内充足的能源供应作为保障，美国就可以更好地利用大动荡重创它要打击的目标。而大动荡对相关国家的消耗，也将使这些饱受动荡之苦的国家高举橄榄枝对美国发出最动人的邀请。美国将像一位经验丰富的新娘一样，在半推半就中实现“王者归来”。

这种宗教矛盾高于一切、不可调和的顽固性，使得中东可能引爆冲突的隐患无法消除，一旦相关条件成熟，就有可能引爆战争。以现在的军事力量来衡量，战争所导致的后果之严重将是超乎想象的。


第四节　库尔德之剑

导致中东动荡的第三大因素是种族问题。

中东地区共有五大主体民族，阿拉伯民族人数最多；除此，还有犹太人（以色列）、突厥人（土耳其）、波斯人（伊朗）和库尔德人。

现在，库尔德人大约有3000万（土耳其最多，约有1500万）。“一战”后，由于西方大国的干预，库尔德人未能建立自己的国家，而是被划分到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和叙利亚等不同的国家（如第524页图所示）。[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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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79]


同时，土耳其等政府也严厉阻碍、禁止甚至打击库尔德人建国的想法。1984～1999年，库尔德工人党领袖奥贾兰被捕，土耳其军队与库尔德人游击队展开了长达15年的军事斗争。土耳其与叙利亚的关系也因叙利亚对库尔德工人党的支持和奥贾兰在叙利亚境内的长期活动而变得非常紧张，土耳其政府为此曾不惜以战争相威胁，以迫使叙利亚就范。

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问题尤其严重。该国的库尔德人数量众多，拥有自己的文化权利和教育权利，对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起到了示范作用，令土耳其政府忧虑重重。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境内不仅是得到宪法承认的两大民族之一，而且还曾经被允许实行自治。为了对付库尔德人势力，伊拉克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允许土耳其军队进入伊拉克北部打击库尔德力量，这也成为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外用兵。[80]


纵观库尔德民族斗争的历史，争取建立独立民族国家是其根本的奋斗目标。在推翻萨达姆的战争中，库尔德人是美国人的盟友，美国在战后提高了库尔德人的地位，以实现伊拉克各政治派别间的力量平衡，保持局势稳定。库尔德语成为伊拉克的官方语言之一，库尔德人获得了仅次于独立民族国家的高度自治权，而且保留了独立的军事力量（几乎相当于一个独立王国）。这一度让土耳其、伊朗等国非常紧张，因为伊拉克库尔德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无疑刺激了周边国家处境艰难的库尔德人，致使中东的库尔德分离主义倾向再次抬头。[81]


库尔德人问题，由于大国的博弈而变得非常复杂。中东强国以色列一直支持库尔德人，把这作为其牵制阿拉伯大势力和制衡伊朗战略的一部分。[82]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库尔德人一样受到不公的对待。身份不明的谋杀、非法处以死刑、武力疏散村庄、非法逮捕，以及各种虐待和不公平的审判的政策在库尔德国家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

欧洲理事会由47个国家组成，这里面有些国家的人口只有3万～4万，如安道尔、圣马力诺、摩纳哥和列支敦士登，而这些国家都是联合国的成员。总数达3000多万人的库尔德人却至今没有自己的国家，越来越多的年轻库尔德人加入库尔德工人党，为维护库尔德人的权益而做斗争。[83]


库尔德人的建国梦想，几乎所有的伊斯兰国家都是反对的，但是库尔德人的建国梦想是在苦难和血泪基础上凝结着的，一旦条件具备，他们立即就会为这个理想赴汤蹈火——这将成为导致中东动荡的重要因素之一。

库尔德人所在的地区，无论是石油资源还是水资源都非常丰富，这给库尔德人带来了财富，也让他们有了实现建国理想的经济基础。同时，活动在土耳其东部和伊拉克北部基地的库尔德工人党，也通过与犯罪组织联系或参与犯罪活动来筹措资金。[84]


正是这一点，让美国非常担心。因为一旦库尔德人独立，美国在中东树立起来的伊拉克这个民主招牌就会倒下。

伊拉克库尔德人直接向土耳其出售石油和天然气可能成为他们通向独立的开始。库尔德人通过管道将石油输送给土耳其，双方甚至计划建立第二条输油管道。库尔德人跟土耳其达成的石油协议，价值可能达到数十亿美元，但所有的协议都绕过了伊拉克中央政府。这激怒了美国和伊拉克中央政府，他们担心石油独立可能会促使库尔德人宣布全面独立，从而导致伊拉克瓦解。库尔德人在伊拉克管理着富庶的地区，拥有自己的入境口岸、军队、情报机构，并执行自己的外交政策。[85]


美国和伊拉克政府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2014年1月，在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宣布在叙利亚北部建立“自治国家”，与土耳其接壤的卡米什利市成了这个“自治国家”的“首都”，而埃克雷姆·海佐成了“自治国”的总统。目前还组建了政府，由20位部长组成。[86]


从库尔德人的历史来看，凡是在大动荡、大危机的时候，也是他们的建国梦最强烈的时候。而2016～2022年的经济寒冬，将促使中东地区库尔德人重新滋生梦想。分布在中东地区和德国等欧洲国家的3000多万库尔德人，无论如何，都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而且，随着2014年5月底伊拉克内战重燃，美国将更加重视库尔德人的力量——不仅借用这支力量来牵制亲伊朗的、什叶派主导的伊拉克现政权，而且在接下来的伊拉克新政权的重组中，给库尔德人更多的机会。下一步，美国甚至可能通过支持这一地区不同国家的库尔德人的融合乃至建国，在中东打造出一个新的“平衡手”，给库尔德人口较多的伊朗（美国中情局估计，2011年，伊朗有650万～790万库尔德人，占伊朗总人口的7%～10%）和不够听话的土耳其制造麻烦和压力——以色列已经帮助美国做了许多“铺垫”。

在未来的中东局势中，库尔德人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受到世界的重视。

导致中东动荡的第四大因素是经济因素。

2016～2022年，是全球大危机时期，也是包括原油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跌幅较深、低迷持续时间较长的时期。一方面，经济危机导致原油需求的下降；另一方面，美国页岩革命也对中东产油国造成强烈冲击。

中东产油国的经济发展严重依赖石油，油价的涨跌对其意义重大。尤其是在“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后，中东各个国家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不得不加大民生投入，使得原油的盈亏平衡点大大上升。

“阿拉伯之春”后，为赢得民心，阻止动荡发生，沙特国王慷慨地拿出1000亿美元改善民生，包括对现有公务员一次性发放奖金，建造约50万套新住房等。[87]


阿拉伯石油投资公司数据显示，它当前的盈亏平衡价格是每桶94美元。由于缺乏有效的改革，盈亏平衡价格将会进一步提高。另据利雅得Jadwa投资机构预测，到2020年，盈亏平衡价格将达每桶118美元。由于沙特货币局的现金储备迅速流失，到2025年盈亏平衡价格将飙升至每桶175美元，2030年可能超过300美元。（仅从这一点上来看，2023～2034年间，国际油价的暴涨也是比较容易确定的。）[88]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也在2012年的报告中指出：“过去，沙特在油价处于每桶67美元的时候就能维持财政收支平衡，而最近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油价到每桶100美元的时候才能维持财政收支平衡。这表明预算支出的上升速度，可能超过了油价的上涨速度。”[89]


中东其他产油国的盈亏平衡点同样在上升。

阿曼的盈亏平衡价是100美元，巴林是130美元。这听起来有点令人难以置信，却是事实。巴林的石油产值虽然仅占其GDP的1/4，却贡献了其财政收入的87%。巴林是海湾地区唯一运行预算赤字的经济体。自2008年以来，其债务与GDP的比率已增加1倍多，达61%。

莫说油价下跌，即使在油价不再大幅上涨时，中东产油国的压力就已经开始显现。例如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阿曼和巴林等国，不得不放慢了预算扩张的步伐，从2013年的平均增长14%降到2014年的不到3%。[90]


另外，石油开采的资本投入越来越大，但带来的石油增长却越来越有限。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报告显示，自2000年以来，石油行业上游业务的资本支出扩大了近180%，但全球石油供应（按能源含量调整后）仅增加了14%。也就是说，资本支出增速是高于油价涨幅的。[91]


这意味着，传统的中东产油大国的好日子正在慢慢过去。

赫默-迪克逊研究发现，自然资源匮乏会导致经济掠夺，而经济掠夺会引发国内冲突，增加政府的经济和政治压力，甚至可能削弱政府的合法性。因资源问题而导致暴力冲突的潜在可能性将大大增加。[92]


显然，石油资源的日渐耗竭将加大中东的动荡。

而且，在整个阿拉伯地区，强大的资源财富与政治利益盘根错节，不断侵蚀着国家经济。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阿拉伯石油工业每年可带来7500亿美元财富，其中约1/3、近2400亿美元用于对国内消费者的能源补贴上。

沙特每升汽油售价还不到0.2美元，国内消费可吞噬其石油总产量的1/4，长此以往，沙特石油25年内就将消耗殆尽。2012年，整个阿拉伯地区的石油消费量再次上升5.2%，这一增速放眼世界无出其右。1980～2013年，阿拉伯地区的石油消费量基本保持6%的年增速。对于富国而言，即使目前还能应付，也不能永远这样下去；对穷国来说，如此高的能源消费与大份额的补贴已造成了毁灭性打击。[93]


沙特一国的石油产量就占整个海湾地区的一半，其产量将超过非洲和里海地区的总和。[94]
 也正因为这一点，沙特可供出口原油数量下降，将给世界经济带来重大影响。

庞大的贫困人口是中东的最大隐患。中东各国普遍存在着经济发展失衡的问题，严重的贫富悬殊不仅存在于国内不同阶层之间，也存在于国内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不同国家之间，积累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比如，埃及贫困人口占其总人口的41%，阿尔及利亚贫困人口占其总人口的23%。高居不下的失业率加剧着这种贫困。阿尔及利亚的失业率达到40%，突尼斯超过50%，埃及的失业人口高达1000万。利比亚虽然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失业率也在20%以上。[95]


中东产油国的经济结构往往比较单一。目前，全球仅有2%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中东，中东除了能源、旅游和房地产外，几乎没有什么领域能够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许多中东国家的技术落后，又是世界贸易和金融一体化程度最低的地区之一。[96]


以沙特为例。2010年，其燃料和矿产品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84.2%，而工业制成品占其总进口的79.9%。[97]
 2012年，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产出占其国家经费收入的比例高达80%。就连石油天然气资源相对较少的阿曼，石油产出也占到其GDP的51%和出口额的60%。[98]
 尽管相关国家为减少对石油资源的依赖进行了大量经济多元化尝试和努力，但中东调整经济结构的难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无论是油价的停止上涨、下跌，还是石油产量的下降，对于中东来说，都是难以承受之重。

下图为沙特阿拉伯的GDP年增长率和进出口。

[image: ]


数据来源：Kingdom of Saudi Arabia-Central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从上图可以看出，沙特的GDP增长率与出口有着非常直接的联系。2008年次贷危机恶化，2009年沙特的出口下降，GDP增速立即下降到1.83%。

一旦石油的收入下降，庞大的财政开支就会入不敷出，陷入赤字状态。相对应地，就是物价的上涨（这对于工业制成品主要靠进口的国家而言是很难避免的），民众生活压力加大，不满情绪滋生，就会引发社会动荡，甚至使得激进的伊斯兰组织趁机扩张，威胁地区稳定。

在2016～2022年这个阶段，对中东的产油国来说，是非常煎熬的几年。一方面是来自美国的能源威胁，但这种威胁到2020年后会减弱。国际能源署的研究显示，美国包括页岩油在内的轻质致密油产量将在2020年达到巅峰，随后产量将下滑。[99]


相应地，中东产油大国的主导地位重新回归，经济状况重新好转。

因此，2016～2022年这个阶段是整个中东地区最可能发生大动荡的时期，而后，在2023～2034年重新拿回石油的绝对掌控权，并且这个阶段油价的大幅上涨，会让中东成为直接受益者。但是，一旦油价上涨过快，就会导致全球经济放缓，从而导致全球的石油消费降低，这同样会给中东产油国带来困扰。而且，这个期间内粮价、能源价格等飞速上涨，也将加大中东地区的通货膨胀，使民众的生活压力变得非常沉重。

另一方面，中东产油国将不得不陆续面对石油产量下降的局面——这不仅会推升油价，更可能使中东国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难以维持。而且，当石油产量下降到临界点时，中东地区将由于迟缓而艰难的结构调整而陷入困境。此外，油价的上涨将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发展新能源，以摆脱对传统石油的依赖。

如果说石油资源能够带来充足财富的时期，贫富分化等一系列问题还能被遮掩，那么一旦石油收入下降，所有的问题都将裸露出来。

更致命的问题是，中东地区一直用石油换取粮食，一旦粮价上涨的幅度远远大于油价，中东地区的许多人将因无法承受这种巨大的压力而走向街头。过去的历史证明，几乎每一次粮价的大幅度上涨，都在一些地区导致了动荡，更何况是粮价的持久上涨？

2016～2022年，是粮价上涨而包括原油、金属等在内的工业原材料价格下跌的周期。油价下跌将给石油换食品带来更高的成本。而在2023～2034年，将是粮价与油价齐飞的时期。问题是，中东产油国自身石油消耗的大幅度上升和石油产量的下降，也将为石油换粮食的机制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

油价的上涨也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失业率的大幅度上升，而这将是催生动荡的另一股重要力量。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在更久远的未来，中东都将是可预见的世界上最为动荡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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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不仅中东，就全世界范围来看，大危机、大动荡不仅将催生变革，也将促使人们对国与国、宗教与宗教、种族之间等的矛盾进行深刻反思。所有的矛盾都是基于人们对自身权力和利益无节制的追逐。

所有的矛盾都不可能通过战争得到化解，战争只能将仇恨向下延续。

大危机、大动荡也将促使人类认真反思通过对自然资源无节制地掠取来维持所谓舒适感的生活模式。诚如马尔库塞所言：人们过的是一种“物质丰富、精神痛苦”的被异化的生活。[1]


印度圣雄甘地说，地球所提供的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不足以填满每个人的欲望。

人类通过无节制地对自然的攫取来填补欲望的过程，就如同一曲走向自我毁灭的悲歌。

当大自然无法承载起人类日益膨胀的欲望，应该调整的不是大自然而是人类。

由于欲望不断增长，人类不得不努力推动经济增长，使得“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发展中工业化社会的世俗宗教”。[2]


现在，随着人类贪婪的生活方式给地区带来的恶果日趋严重，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质疑，对个人消费的无节制的追求是否真的就是幸福的关键？每年要实现的经济增长，意味着全球需要更多的石油。随着石油价格越来越高，人们还能奢望经济扩张持续多久？如果经济增长戛然而止，意味着什么？[3]


日益枯竭的资源、飞速上涨的能源价格、日渐沉重的债务负担和气候变化，都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终结者。而且，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现实是，这些问题是无法得到解决的[4]
 ，因为人类对经济扩张的渴求是无休止的。

笔者多次强调，债务是一条带血的主线。

全球化时代，债务也被全球化。2011年，全球所有国内债券市场的总市值已高达70万亿美元，与全球GDP相等。全球衍生对赌协议存量的票面价值已经达到全球GDP的10倍，分摊到全球每个人身上，人均超过100万美元。尽管这里面有重复计算的成分，但数额之大依然令人触目惊心。[5]


随着债务越来越多，沉重的利息负担将限制政府投资新项目的能力，从而对经济增长造成阻碍。[6]


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现在已经开始放缓，并将在2035年结束增长。全球新增劳动力的绝对值正变得越来越小。[7]


气候变化成为一个更令人忧心忡忡的巨大隐患。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博士（Jim Yong Kim）指出：“我们所看到的新证据有力地表明，即使气候变化达不到人们经常谈论的升温4摄氏度的程度，我们也可能会目睹几十年的发展成果逐渐烟消云散，并迫使数以千万计的人步入贫困。”如果无法达成阻止气候变暖的全球性条约，或拿不出减缓气候影响的综合计划，极端天气或许会拖累乃至抹平发展中国家多年的经济增长。干旱将摧毁农田并加重饥饿。[8]


英国学者指出，今天世界上1/4的死亡人数，是环境所致。人类的整个生态系统，都处在危险之中。[9]


这意味着，人类必须把脚步慢下来。

高速增长期正在慢慢成为历史。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的研究表明，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速从2012年的1.8%下降到了2013年的1.7%，而这一增速在2010年高达3.9%。全要素生产率则下跌了0.1%。这说明，世界各国将劳动力和资本资源转化为货物和服务的能力已经出现下降。新兴市场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尽管还在继续迅速增长，经济增长却在放慢。[10]


这不是局部的问题，也不是暂时的问题。

未来，飞涨的资源价格将把新的增长潜力无情地吞噬。接受低增长乃至接受处于停滞状态的经济形态，将慢慢地成为人们不得不痛苦正视的现实问题。

经济增长的极限曾经是遥远的未来，但今天它已经开始成为公众谈论的话题。

在我们的生命枯萎、归为尘埃以前，不妨思考一下，人类究竟还能够承受多少繁荣。[11]


人类需要使社会改变方向，向均衡的目标前进，而不是维持以往的增长。[12]


这并非消极和悲观，而是一种更为博大、包容、悲悯、淡泊的情怀。

这是一种难以言述的深切的爱。

在人们满怀失望的时候，我们要在心中点燃起篝火。让爱和温暖透过我们的生命传给所有人，也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人类不应该由于愚昧和贪婪被碾压在车轮之下，而应该放眼于未来，找回自己失去多年的简单而快乐的生活理念，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与同类和谐共处。

人类之所以痛苦，是因为已经得到的和能够得到的，与欲望的距离相差太远。当欲望停下，幸福便泉水般涌出……

简单的生活才蕴含着最朴素的哲理、最真挚的情感和最真实的幸福。

让简单的生活和简单的快乐取代无限膨胀的欲望，乃是人类找回自己迷失多年的精神家园，实现自我救赎的唯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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